第14章 澳洲及大洋洲
· 環境地理 （陳禹賢）                                        
外來的動植物，包括蛇、兔和野豬，捕捉當地的原生種破壞了獨特的生物多樣性。
· 聚落和人口

雖然澳大利亞人對澳大利亞內陸有很大的想像。這個國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有很多，有85％的人口住在城市。

· 文化一致和分歧

直到1973年澳大利亞才停止白澳政策。但近來的移民—尤其從亞洲來的—正在創造一個新的融合多種文化的國家。
· 政治地理的結構
從夏威夷到澳大利亞，當地的人民提出要求收回地區的所有權，或者至少可以使用他們祖先的土地。多半這些土地索賠充滿爭論和緊張。

·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大多數大洋洲的國家從國際旅遊得到經濟利益，但是當向日本等國家遭受經濟不景氣和後退時，這個部門就會嚴重的受損。

這個廣闊的區域，大部分被水所支配，包含由島嶼大陸組成的澳大利亞和大洋洲，一片廣大的島嶼從紐幾內亞和紐西蘭到太平洋中間的美國夏威夷（圖14.1；看「確定國界」）。雖然這個地區在很久以前是土著居住，最近歐洲人、亞洲人和北美洲人的殖民，開始了此地區全球化的過程，現在也是這個地區的特色。結果，在21世紀初期，這個地區被捲入全球化強而有力的過程，改變了鄉村及城市的景觀，並且產生新的和有時不穩定的文化和政治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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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持續的政治和種族動盪，說明多麼激烈的21世紀全球化，點燃了太平洋地區全球化的鍋爐（圖14.2）。現在，國家正努力對付兩個佔統治地位的種族團體，斐濟原住民和南亞甘蔗工人的後代（稱為印度斐濟），他們是在19世紀過來的，當時是為了解決蔗農短缺的問題。然而在今天，印度斐濟掌握了糖工業的利益。他們的土地都是向斐濟原住民部落租的，當租約到期，部落懷著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而不給他們更新租約。總而言之，印度斐濟控制了國家的商業和城市部門，並且比斐濟原住民擁有更加的經濟狀況，雖然本地的部落社會擁有自己的土地，那可以製造很多國家的財富。

雖然緊張的狀況在這兩個團體間一直很不穩定，這個不穩定一直被強調是因為外國侵略者推動經濟改組和製糖工業的市場開發。結果，近二十年來，島嶼的統治權被弄得很亂，因為一連串的政變和對抗政變。在2000年5月，武裝的本地斐濟人，挾持有著印度血統的首相。儘管斐濟政府受國際團體的召喚而恢復民主選舉，但軍隊政變的領導者依然保留權力。在2001年，斐濟原住民宣稱他們的目標是改變經濟和政治權力給當地的社群，讓自己成為首相的候選人。不令人吃驚的是很多印度斐濟離開島國，在商業部門造成混亂。從所有的報告知道，現在的緊張局勢，比兩個團體間持續的歷史種族動盪更嚴重。相反的，觀察者把很多問題歸因於斐濟原住民的動盪，因為新的遊戲者授與濫用經濟全球化的權力。

從很多模式看來，在斐濟發現同樣是當地人民和外來者（甚至在一百年前就到的）的緊張局勢，可以在其他大洋洲上的島國被找到，在最低限度下，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內。這些緊張局勢提醒我們注意環境、殖民、文化、地理政治和經濟活動，跟當代全球化的世界是形影不離的。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共有很多地理的獨特性和統治區域。兩個國家主要人群都住在中緯度地區。澳洲有2010萬人住在297萬平方英里（769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土地上，而紐西蘭是由北島和南島組合成的（104000平方英里，或是269000平方公里），為410萬人民的家。這兩個國家大多數的居民住在接近海岸的城市（圖14.3）。澳大利亞廣大且乾燥的內陸，通常稱為Outback，像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幾乎沒有人在此地居住，而且紐西蘭的內陸外表雖然看起來壯麗，既不是火山和也不是山岳冰河的這種地形。合起來看，以南太平洋這兩個國家的面積合起來幾乎等於美國，但是人口只有他們遠親美國人的10％。然而這三個國家，共有著普遍的歐洲文化遺產，常見的全球尺度過程的產物，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把歐洲人送去遠離他們的家鄉。高度歐洲化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也保有與英國特殊親近的連結。而且，他們保持相當高水準的收入和經濟發展。
熱帶太平洋的藍色海水打斷被分離的一連串的沙洲，有時候這中間會出現巨大的島嶼，支配剩餘的地區。三個大洋洲的主要分區，每一區包含讓人驚奇和多樣的人類殖民和政治實體。最遠的西方，美拉尼西亞（Melanesia，意思為黑暗島嶼）包括文化複雜，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萬那度和斐濟普遍為深色皮膚的人。巴布亞紐幾內亞為這些國家中最大的國家（179000平方英里，463000平方公里），包括紐幾內亞島的東邊（西邊屬於印尼的一部份），附近北部索羅門群島的一部份。她的人口約570萬人，稍微比紐西蘭大一點。
在東邊，有一群小的島嶼團體，或是稱群島（archipelagos），在南太平洋的中心稱做玻里尼西亞（Polynesia，意思為很多小島）。這個語言統一的區域包括法國控制的社會群島中的大溪地、夏威夷群島，和有政權的小國家像東加、吐瓦魯和薩摩亞。紐西蘭也時常被認為是玻里尼西亞的一部份，因為她的原住民被稱做毛利人（Maori），與中間的太平洋地區的膚色較淺的人共有著很多文化和自然特色。最後，較多文化歧異的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意思為小島），在美拉尼西亞的北方，玻里尼西亞的西方，並且包含很多小國家像諾魯和馬紹爾群島，以及美國的屬地關島。
三種特色使澳洲和大洋洲地區結合在一起。首先，領土獨特的自然環境，讓她的歷史和大多世界上密度高的地區不同。這個基本的地理事實，促使此地區吸引人的動植物擁有特殊的生命演化，影響人類居住的時機，形塑了後來歐洲人殖民的過程，和對其餘現代世界的貿易經濟潛能有著巨大的影響。
再來，此區域展現出原住民和各種歐洲人文化迷人的回應。這個廣大的實驗室包含文化的適應、同化和衝突，顯露出當一個文化與另一個文化接觸時，所產生的不可預測的結果。因此，從大部分的央格魯人（Anglo）和富有雪梨郊區居民到從紐幾內亞移過來的難民，這個地方提供多元文化的根源，廣泛的可以留給後人看的例子。
第三，統一這地區的是年輕的政權。本來二十世紀的產物，現行的政治地圖包括馬賽克式持久的殖民，和各種大量現在仍然處於政權初期的國家。因此，這個地區的政治特性就是不穩定和不確定。甚至澳大利亞人與英國人的關係已經斷了，很多地方的新國家被注意到因為她們內部政治的爭論、暴力衝突和公開辯論她們未來的經濟基礎和公民社會的本質。在二十一世紀，結果是一個有著不清楚的內部認同和與其餘地球有關的方式的一個世界地區。
附圖說明:

圖14.1  澳洲和大洋洲：海水比陸地多，澳洲和大洋洲地區蔓生跨越浩瀚無垠的空間延伸到太平洋。澳大利亞控制這個地方，在其面積大小及經濟和政治的力量。和紐西蘭一樣，澳大利亞代表大量歐洲人在南太平洋的殖民。然而在其他地方島嶼分成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玻里尼西亞，他們包含很多的原住民人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與後來到這裡來的歐洲人、亞洲人和北美洲人混血。
圖14.2  動盪的斐濟：南亞人被帶到斐濟當蔗糖農場的工人。今天，印度斐濟普遍掌握製糖工業，這也是他們和斐濟當地原住民（像圖片上這個砍甘蔗的工人）間的緊張關係的來源。這些原住民支持主張斐濟原住民掌控製糖工業的政治人物。
圖14.3  雪梨，澳大利亞：大多的澳大利亞人住在城市，城市景觀類似北美洲的各大都市。這張雪梨的景色以她聞名全世界的海港和展現出引人注目的陸地與水之間的交互關係。
環境地理學：多變的自然環境及人類棲息地　（鍾佩真）
此地區的自然環境說明了自然的力量：太平洋看似無限制的地質及氣候，決定了大洋洲的自然地理，澳洲內部廣大地區則塑造了這個島嶼大陸的基本景觀(圖14.4)。
危險的環境

即使有著相對適中的人口，大洋洲及澳洲的許多區域仍面臨人為引起的環境議題；有些挑戰來自自然現象發生劇烈且影響廣泛對人類的衝擊，例如：屬於地震危險帶的太平洋邊緣區、定期的澳洲乾旱和強勁的熱帶氣旋，這些現象造成比最初人類搬遷至此地時更大的威脅，因為人口的增加、面對這些現象時變得脆弱；其他環境議題就更直接與人類有關連(圖14.5)。
全球資源壓力　全球化的過程向大洋洲及澳洲的環境索取了費用，更精確的說，這地區內很多重要的自然資源開採是由於外來的經濟效益，當國際貿易帶來了許多益處，這地區開始付出可觀的資金鼓勵發展，而結果是增加自然環境的威脅(詳見從全球到地方：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跨國礦業、本地居民和環境破壞)。
　　礦產開採深遠的影響了澳洲、紐幾內亞、新喀里多尼亞和諾魯；澳洲部份的金、銀、銅和主要礦藏座落在昆士蘭及新南威爾斯聚落稀少的地區，但分水嶺在乾燥區是很容易受金屬污染的影響的，在西澳洲，廣大的鐵礦露天開採區點綴了地景，地下挖掘的礦藏常常受到國際市場(尤其是日本)的束縛；往北，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布幹維爾島上的銅礦改變了所羅門島，即使大型的採金企業已經提出紐幾內亞島的環境關懷(圖14.6)；其他地區，密克羅尼西亞的小諾魯島已經實際上被翻覆了，大量的島上叢林植被被砍伐，只為了開採世界上最豐富的磷酸礦床；過去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礦藏擁有者已經付出幾百萬美金去解決環境傷害的要求。
　　森林砍伐是這個區域的另一個環境威脅，例如澳洲為了創造更好的牧場，大量的破壞桉樹林地，除此之外，昆士蘭的海岸熱帶雨林雖然只覆蓋當地的一小部份，但地區環境運動仍致力於保護那些剩下的森林，塔斯馬尼亞也是一個環境戰場，因為當地的中緯森林有著豐富的高度生物多樣性，早期歐洲人及澳洲人發展了許多伐木及造紙業，但現在有20%的土地被列為國家公園保護區，澳洲綠黨正更努力的推行島嶼進一步的保護。
　　森林砍伐也是大洋洲的主要問題，由於土地大小的受限，小島比較容易發生快速的森林流失，而這場導致土壤的侵蝕，美拉尼西亞群島裡較大的島上仍可找到相當廣闊的雨林植被，即使在巴布紐幾內亞仍有70%的雨林覆蓋，超過三千七百萬英畝(一千五百萬公頃)被認為是適合砍伐的(圖14.7)。
　　部份的世界生物多樣性高的環境受到這些開發的威脅，但地主只看見伐木快速帶來的財富，就算這些開發事業和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和；全球擴大的商業砍伐也威脅了附近的索羅門島，以及許多具有特別生態環境的玻里尼西亞群島，漸漸地，居民的疑問越來越多：近來所羅門島民抵制政府想讓馬來西亞伐木公司進入而遷徙原地居民的政策。儘管有持續性的反對，伐木業仍持續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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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及海水上升　全球暖化將會是大洋洲的最重要威脅，如果地球在未來持續變暖，大量低矮的環礁將會如許多氣候預測所言的毀滅，全球溫度上升會使極地的冰帽融化，造成海水面的上升，逐步淹沒此區域的低地，像是吐瓦魯、吉里巴斯和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等國家可能消失，迫使居民逃到其他擁擠的島嶼；不訝異的，太平洋國家是主要的全球溫室氣體抑制公約的支持者，諾魯的領導人陳述他們國家的低島已經發現海岸侵蝕、暴風雨猛烈、海水面上升及不尋常的乾旱影響了淡水的供給，島上居民由於內陸的礦藏開發移居到沿海，由各個方向被迫從家鄉撤離。不幸地，比起那些全球暖化的主要製造國(如美國)來說，這些小島國家有的是微弱的國際影響力。
核子試爆　這個區域次要的政治和經濟型態是代價高的，當美國與法國需要為他們的核子武器做原子測試，他們選擇了具備遙遠的和稀少人口的南太平洋作為最適地點，當地居民的反彈聲浪並不大，即使法國在1990年代的測試對當地居民造成廣泛且長遠的負面影響，試爆所帶來的環境影響是很長遠的，1968年，美國總統林頓‧詹森確切的告訴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的Bikini和Rongelap島上居民，他們可以恢復被炸彈改變了的家園，這個地區在1946到1958年間曾有67次的核子武器試爆，悲慘地，這些居民回到原居地、重建房屋和村落，卻發現放射性物質銫137仍存在於土壤之中、且很快地進入食物鏈，居民之後被安置到其他島嶼，但健康和環境的損失卻是永久不朽的。
非原生物種和動物　外來(非原生)的物種在許多地區造成問題，因為他們常常威脅原生物種的多樣性；譬如在澳洲，外來的野兔成功的在缺乏疾病和天敵威脅的環境下繁殖，不久之後，野兔的數量達到令人煩惱的比例，大半的蔬菜種植區被侵略破壞，要控制動物的數量只有透過有目的的引進兔瘟。外來羊和牛的數量成長也會影響環境、加速土壤侵蝕和導致沙漠化，除此之外，野生的家畜會散佈，在澳洲不同地區，曾經有著大量的國內物種現在被野生山羊、馬、豬、家畜、水牛、甚至駱駝所取代。
島嶼也是外來動植物戲劇性侵入的目擊者，例如當老鼠、豬和其他動物被引進許多沒有原生大陸哺乳動物的小島，他們原生脆弱的鳥類和植物便毀滅了；像紐西蘭這樣的大型島，原先有著特殊生態區位—大型、不會飛的鳥類，恐鳥，實際上比鴕鳥還大，是最大的一種鳥類，在1500年前，紐西蘭第一波的人類移民潮，恐鳥的數量因為大量捕捉而大減，他們的棲地被焚毀、他們的蛋被外來的老鼠吃掉，不到西元1800年，恐鳥就完全滅絕消失了。
第二波滅絕發生在歐洲人抵達玻里尼西亞和大洋洲的其他地方，正如在澳洲，原生種和易受威脅的脆弱物種再也找不到了，夏威夷特別在歐洲、美洲人抵達之後受到毀滅性的滅絕，非原生物種的散佈在今日仍持續著，甚至有加速的情形，例如在關島，褐色樹蛇在1950年代無意間被貨運船從所羅門島傳入，接著蔓延了整個地景(圖14.8)，在某些森林區，每平方英哩有超過一萬隻的蛇，他們接著毀滅了島上全部的鳥類原生種，這種蛇也常因為他們爬行過電線而造成電力中斷，除此之外，褐色樹蛇很容易藏匿在貨櫃內，藉由空運或水運傳播到其他島嶼，另外，褐色樹蛇是個敏捷的攀附者，常勾住飛機的降落輪，大洋洲內的貨運處理者和商品代理人常警戒著這來自關島的害蟲。
澳洲的自然環境　

　　奇怪地，澳洲是世界上最都市化的社會之一，但大多數人會將澳洲與廣大且乾燥的內地、廣闊的距離卻只有稀少的居住地、枝葉繁盛的植物和奇特的動物(圖14.9)，澳洲大陸大多和符合這些刻板印象：像是「納拉伯(沒有樹木)平原」、「Sandland」、「大森迪沙漠」等地名就是在歐洲人勘探這個地方時遇到困難所取名，尤其是在他們探測澳洲大且乾燥的內陸，事實上，距離和乾燥對澳洲的自然環境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同時也塑造了隨後進入的人們喜歡定居在澳洲的邊角的型態。
區域地形　當旅客由西向東穿越澳洲可以發現組成這個大陸自然環境的三個主要地形(見圖14.4)。西部高原佔了超過大陸的一半，地質上為一個曾經和南極洲相接的古老大陸地盾，這個區域裡大多是大且不規則的高原，平均高度只有1000到1800英呎 (305到500公尺)；離開高原，中間低地盆地南北延伸超過1000英哩，從卡本達利亞坦海灣的沼澤海岸地到澳洲的最大河流系統—穆理和達令流域，這個區域大多是平坦、無特色的平原，不定時會出現乾的湖泊河床和很少有水流過的河道，昆士蘭西方的大自流盆地就在這個區域內，這個大盆地，充滿沈積岩，大多低於500英呎 (150公尺)，擁有豐富的地下水供給能從較高的城市流向東部。
最後，當旅客沿著澳洲太平洋邊緣抵達東部高地，會有更多的森林及山地映入眼簾，大分水嶺從北昆士蘭的約克角半島到南維多利亞延伸，鄰近的塔斯馬尼亞島也是被這山脈支配著，這些被侵蝕的古老高地和粗糙的台地只有幾座山峰超過5000英呎 (1525公尺)，東面邊緣的山地常有著險峻的陡崖和崎嶇、被切割的峽谷，傳達了與內部和狹長區的簡單連結，常有著密集的人口聚集在太平洋海岸平原，離開昆士蘭的東邊海岸，附近的大堡礁提供了最後一個戲劇性的地景：超過10000年前，世界上最壯麗的珊瑚礁群，一個活的遺產，現在被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保護著(圖14.10)。
氣候和植被　澳洲多樣的氣候強烈的塑造自然植物的型態(圖14.11)，一般而言，周圍稍高的降水區包圍澳洲的內陸乾燥區，在熱帶低緯區的北方，季節變化是戲劇性且無法預測的，像達爾文這樣的地區可以在夏天(十二月到三月)經歷溼透的季風雨，緊接著迎接乾透的冬天(六月到九月)；事實上，每年的「乾」和「濕」交替影響著這個區域的生物，北方大部分覆蓋著混合熱帶林和棘林點綴在綠地中，向南沿著昆士蘭的東邊海岸走，降水仍然充裕(60到100英吋或153到254釐米)，但當進入內部便快速下降，植物也是這樣的型態：在奧克蘭丘，海岸熱帶雨林消失、尤加利樹和洋塊林取而代之，所有樹種最終消失在西部的山地，昆士蘭的乾燥內地有的是短草地和沙漠矮樹植被，事實上，有些地區的乾燥核心士最缺乏植被的，而內部地區如北部地方愛麗斯泉的降水每年平均約10英吋(25釐米)。
　　南布里斯本，中緯度決定了東部澳洲的氣候；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的東南方和塔斯馬尼亞在這國家內最依賴降雨的地區，年降雨平均40到60英吋(102到152釐米)，附近山地冬天偶爾會出現降雪，較溼潤南方海岸地和高地大多是森林覆蓋，但南維多利亞丘陵有開闊的荒原，內陸較乾燥的地區有著一望無際的草地；再往西邊，南澳的夏天大多炎熱且乾，西澳西南方的角落是地中海型氣候，地中海型氣候的南方有混合的植物種類，在接近柏斯較溼潤的丘陵，尤加利樹和針葉林覆蓋著山坡，一部分的南澳有豐富的小尤加利樹植被，堅韌和矮小的桉樹林經濟價值很低，所以常常被農夫砍除(圖14.12)；若要說澳洲的共同特性，森林火災是主要的災害，尤其在小尤加利樹植被地區(詳見地理工具：澳大利亞的火災生態及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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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動物地理　孤立和遺傳學是澳洲動物王國組成的原因，真的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地區之一。與亞洲長時間的分開，澳洲的動物物種以獨特的方式進化，有袋類，或是有著育兒袋的動物，從來沒有面臨外來物種的競爭，在這塊土地不同的地景上適應良好，超過120種有袋類動物住在這國家，當歐洲探險家如庫克船長第一次看到跳躍中的袋鼠、鴨嘴獸、袋熊和咆哮中的袋獾驚訝萬分，許多有袋類動物，像是紅和灰袋鼠，因為澳洲內地的耐旱植物而繁殖旺盛；鳥類物種更加多元，不會飛的長嘴鴯、聲音尖銳的笑翠鳥、色彩繽紛的鸚鵡和許多其他鸚鵡種歡慶被孤立的島嶼上的眾多食物。
紐西蘭的多樣地景

太平洋火環帶的一部分，紐西蘭的地質組成是由於海底火山的活躍，在南太平洋、澳洲東南方創造兩個超過1000哩(1600公里)崎嶇和壯麗的島嶼；活躍的火山和地熱是北島的特色，透露出這個國家的炙熱起源，有幸得到魯阿佩胡、恩高魯霍伊和東加里洛這樣本土的名字，這些火山高過附近的台地，超過9100尺(2775公尺)。更高和更崎嶇的在南島，庫克山(奧拉克)是紐西蘭最高的山脈，超過12000尺(3660公尺)，經常覆蓋著高山冰河和環繞著險峻的陡坡，毛利人稱南阿爾卑斯山脈為Te Tapu Nui(最高的神聖山脈)，他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山系，有著狹窄、類似峽灣的峽谷，造就了南島西方海岸的孤立，山的東邊，在基督城和因沃卡格爾之間有小的海岸平坦土地。和澳洲一樣，紐西蘭的孤立性提供了獨特動物和植物物種的發展機會，85%的地區原生樹木和種子植物在地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蝙蝠是當地唯一的原生哺乳動物，爬蟲類大蜥蜴、奇異鳥和不會飛、已不存在的恐鳥說明了這個地區的生物獨特性。
北島自然環境　紐西蘭北島位置大多位於副熱帶，靠近奧克蘭的海岸低地全年溫暖且溼潤，當然，地區差異仍然存在，當地的火山高峰創造了微氣候，例如：8000英呎(2440公尺)的方塔安可山，位於島的西南方，包含蕨類覆蓋的低地森林、亞高地高屬植物、野花點綴的斜坡和雪覆蓋的頂端，吸引了攀岩家和熱愛冒險的滑雪家(圖14.13)，當大部分的北島自然植被被人類引進的物種所取代，部份高聳的松科植物仍被政府所保護著；其他地區，歐洲林和草地物種深深的改變了北島的地景。
南島自然環境　穿越狹窄的庫克海峽，紐西蘭南島有著同樣複雜的自然環境；即使有太平洋包圍、氣候溼潤；但隨著向極地往南移動，環境漸漸變的嚴苛，事實上，南島的最南端可以季節性感受極地的氣息，畢竟離赤道南方46度(奧克蘭的南方超過700英哩，或1120公里)，不意外的南方的都市如丹尼丁和因沃卡格爾有著強烈的蘇格蘭風味，因為他們具有相當雷同的歷史和氣候背景；往北邊，較溫和的環境像是基督城所在的坎特伯平原，但附近有雪覆蓋的山地展現了中緯度的特色；紐西蘭南島的山脈對於降水有著很大的影響：西面迎風坡每年有超過100英吋(254釐米)的降水，東部低地(像是坎特伯平原)平均只有25英吋(64釐米)，例如南阿爾卑斯山溼潤的西面迎風坡，有著茂密、難以通過的雨林、有霧的、蕨類覆蓋的峽谷和樹木叢生的斜坡；東部地區，較乾燥且少極地環境，在丹尼丁內陸的奧塔哥，是南阿爾卑斯山的雨影區，他的地景、稀少的雨量和北美的西部內陸山區相似(圖14.14)。
大洋洲的範圍

離開那大的陸塊，緊接著是中緯度島嶼，大且廣闊的太平洋水域揭露了另一個環境型態，豐富且複雜，隨著人類的改變威脅他們脆弱的環境；說這些島嶼從海上生長是一點也不誇張，這些數以千計、大多數面積小、分散的土地是在每一個地方，被環繞的海洋環境所塑形，大洋洲洋流和風的型態在歷史上就是一條自然的高速公路連結在個島嶼世界，這些島嶼的主要挑戰是找到一個保存地方和全球層次的獨特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創造島嶼地形　大部分的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位於活躍太平洋地震帶邊緣，因此，火山噴發、地震、海嘯或地震引發的海浪，對這個區域來說是稀鬆平常的，這些自然現象對當地居民來說是主要的環境傷害，例如，1994年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新不列顛島上的火山噴發和地震迫使超過十萬人離開他們的家鄉，過了短短四年，近海的地震引發巨大的海嘯侵襲了紐幾內亞的北邊海岸，奪走了3000個居民的生命和摧毀了大量的村莊，在世界上地質的活動帶，這樣的事件是非常不幸的且無法預測的。     

大部分的玻里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是相當具有海洋性的，和大陸沒有任何地質連結，源自海底火山活動；大的活動和近期活動的火山組成高島，升起到相當高的高度和覆蓋了大多數的地區，夏威夷島，最大且最年輕的太平洋高地，橫跨超過80英哩(128公里)，升起超過13000英呎 (3980公尺)，事實上，整個夏威夷群島可以作為一個地質熱點—藉著海洋板塊移動的過程中所噴發的岩漿創造了一連串的上升火山—的例證，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許多島嶼、包含博拉博拉島是比較小的高島範例(圖14.16)，事實上，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的高島是廣闊的分散的；在熱帶緯度，大多數的高島是被珊瑚礁環繞著的，珊瑚礁可以在淺水中快速建立一塊陸地。
高島的地質型態的一生是受限的，漸漸的，火山噴發的過程使得他們變小、島嶼沈降、和穩定的侵蝕磨損，過了幾百年後，只有少數的低峰可能從被珊瑚礁圍繞的淺礁湖中聳立，事實上，十九世紀科學家查理斯．達爾文選擇博拉博拉島作為這一連串的島嶼變化的例子(圖14.17)，最終，殘餘的低峰也被侵蝕殆盡，只剩下珊瑚礁圍繞的淺礁湖，礁仍然保留，因為他們是由活的生物體組成，可以不停製造新的礁，即使之前的島嶼繼續沈降，因此，礁的最高點，可能只是維持比海平面高一點，低島的組成是大浪週期性的終止和大塊礁的粉碎，由鄰近的礁的部份組成狹窄、海浪沖蝕和含沙的島嶼。
狹窄含沙的島嶼、環繞的珊瑚礁和中間淺的礁湖組成環礁，環礁的形狀大多是圓形或橢圓，但有些還是不規則的，世界上最大的環礁，在密克羅尼西亞的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瓜佳蓮環礁，有75英哩(120公里)長、15英哩(24公里)寬，玻里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裡有許多環礁地景點綴，在美拉尼西亞也是可以找到，有些群島，像密克羅尼西亞的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和玻里尼西亞的東加，是完全由環礁組成的。
氣候的特徵　許多太平洋島嶼有著豐沛的降水，而高島常常因足夠的雨量和熱帶雨林而被注意(圖14.11)，大多數的地區座落在多雨的熱帶或在乾濕交替的熱帶，夏天有足夠的降水、在熱帶氣旋經過時的雨量更為充沛，例如薩摩亞的阿庇亞有著乾燥的秋冬(四月到八月)，但可以在一月夏天的時候擁有18英吋(46釐米)的降水；美拉尼西亞的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摩斯比港冬季更乾燥，但每年平均雨量也有將近50英吋(127釐米)，大多數的雨量來自南半球的夏天(十二月到三月)，而近的高島更為溼潤，但各地的微氣候仍影響降雨的不同。
即使在13000英呎(3980公尺)的高山上偶爾會降雪，有些大洋洲的居民，只有很少數的降水，低矮的環礁常常面臨水源短缺因為他們比高島所接受的降水還少，這也歸因於環礁擁有較差的儲水能力，在含沙島上，淡水就像透鏡一樣浮在鹽水之上，所以在乾燥的季節裡，稀少的存量很快就被耗盡了。
人口與聚落：多樣的文化景觀（劉郡安）
　　此地區現今的人口型態反映出本地和歐洲居民的影響。像是澳洲、紐西蘭、夏威夷，歐洲移民已建構出現代的人口分布和集中情形；而大洋洲上其他的島嶼，則呈現出基本上由當地居民的移動和適應所決定的人口地理。此文化景觀也反映出這些不同的影響：有較多都市和商業式農業的地方大部分是來自歐洲和北美的移植；而傳統的社會仍在許多地方－從紐幾內亞高地到玻里尼西亞的社會群島，留下他們的足跡。
現代人口型態

　　儘管澳洲內地有著普遍的傳統生活模式，現今的澳洲仍是世界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表14.1）。的確，澳洲有40％的國民居住在雪梨或墨爾本這類大城市。位於澳洲東部和南部的心臟周圍地區，是澳洲2000萬以上人口中大多數人的家（圖14.18）。例如：昆士蘭大部份的居民沿著灌溉充足、設施完備的海岸居住，導致布里斯本成為一州的首府（170萬人）。在內陸地區，人口密度隨著雨量快速的減少：大分水嶺山脈的半乾燥山丘西部仍保留著可觀的鄉村聚落，但此州的西南緣只剩下極少的人口。新南威爾斯是澳洲最著名的州，且其不斷擴張的首府－因擁有世界上最宏偉的自然港之一而著名的雪梨（410萬人），是整個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大城區。在鄰近的維多利亞州，約有400萬居民的墨爾本，為了首都的地位，長期與雪梨競爭，聲稱擁有較稍大的鄰居更優越的文化和建築地位。而位於兩巨大都會區之間，小的多的聯邦首府－坎培拉（30萬8千人）代表著典型的與創立華盛頓時相同的地理政治妥協精神，位於聯邦有名的北部和南部的中間位置。
    在澳洲東岸以外的人口較少，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內陸條件較好的農田有著比國家大部分的乾燥中心區大的人口密度。在內陸，澳洲土著廣泛但稀疏地分布在西澳大利亞北部、南澳大利亞以及北部地方。除了這些鄉村居民，都市居民集中在澳大利亞州的其他首府，西澳大利亞成長中的首府－伯斯（130萬人），是這些次要城市中最大的，和阿得雷德（南澳大利亞州，1百萬人）、霍巴特（塔斯馬尼亞州，19萬5千人）、達爾文（北部地方，8萬5千人）解釋了較小但具有區域重要性的居住中心。
　　大洋洲其他地區的人口地理反映出分布遼闊的少數人口，不論是原居民或歐洲人，都聚集在可能含有有利資源的周圍。在紐西蘭，國家4百萬的居民有超過70％以上居住在北島，其有著奧克蘭（110萬人）支配著北方的城市景觀以及首都威靈頓在南方固定了沿著庫克海峽的聚落。南島的居民，只有少數聚集在頗為乾旱的低地和山脈以東的沿海地區，其有著身為最大城市中心的基督城（32萬人）。其他地區，北島和南島上多岩石且多山的地形，呈現更少的人口密度。
　　此情形不適用於巴布亞紐幾內亞：國家約15％的人口是都市人，且很多人居住在孤立的、內陸的高地。這個國家最大的都市是首都－摩爾斯比港（25萬4千人），位於國家遙遠的東南角的狹窄沿海低地。大洋洲北緣最大的都市是檀香山（幾乎1百萬人），位於自二次大戰後因美國的國家地位使其都市成長快速和因其位於太平洋中央而環境優美的歐胡島上。
人類佔領的遺跡

　　太平洋王國的歷史聚落很難精確地重建，但人類在幾個主要時期的移民隨著時間成功地佔領這個地區，這個地區與許多世界上早期的人口中心距離遙遠，意味著其常常處於早期人類最重要的移民路線之外。即使如此，移民者還是找到他們到達孤立澳大利亞內部和遙遠的太平洋的路線。一但歐洲人了解了此區和其資源潛力，將會大大地促進新的移入路徑。
居住在太平洋區  和早於較遙遠的太平洋島群即有人類定居的亞洲大陸接近的紐幾內亞大島和澳洲，一直到精良的船隻發明後才有接觸。大約6萬年前，現今的本土澳大利亞居民或土著居民的祖先從南亞進入澳洲（圖14.19）。第一批澳洲居民最喜歡藉由某幾種船隻到達，然而，可能這種船隻不是非常地適於航海，好幾萬年，許多距離遙遠的島對男人來說仍然很難到達。然而，在冰河期間，海平面比現今的要低許多，因此使早期移民可藉由相對較短的海洋距離到達澳洲。我們不知道是否最早的澳大利亞居民是來自一波的移民或是許多波，但我們可從獲得的證據指出他們很快的佔據這個州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塔斯梅尼亞島（此島後來因路橋而與主要大陸相連）。
　　東部的美拉尼西亞比澳洲和紐幾內亞更晚才有人居住，遙遠的島嶼一直到帆船發明後才能到達。然而，在大約3500年之前，某些太平洋人精通於遠距航行和航海術，此航海術甚至開啟了整個太平洋王國給人類居住。在那個時代，人們逐漸往東移動並占領了新喀里多尼亞、斐濟島和薩摩亞。從那裡開始，晚些的移民帶領在海上航行的人們進入北方的密克羅尼西亞，像是馬紹爾群島就在約2000年前被佔領。持續地來自亞洲的移民使這些遷徙中的美拉尼西亞人的故事更加複雜，某些移民在文化上融合了，或甚至到達西方的玻里尼西亞，在此他們形成了玻里尼西亞人的核心。在公元800年之前，他們已經到達了遙遠的太平洋前哨－紐西蘭、夏威夷和復活節島。我們的討論已進入是否這些玻里尼西亞的移民是有意地從某地出發去佔領新的土地，或是是否他們在例行的航天中遵循風吹的航向，卻在新的島上結束。無疑地，人口壓力在相對較小的島上很快的就到了危機階段，而鼓勵了人們進行與眾不同的冒險航行。裝配好有著堅固舷外撐架的帆船和充足的食物，玻里尼西亞人就可以很快地佔領大部分他們發現的島嶼。
歐洲人的殖民地化　在毛利人把紐西蘭帶入玻里尼西亞王國約6個世紀後，荷蘭航海家亞伯．塔斯曼在其1642年的全球觀測中找出了這個島，塔斯曼的初見標示著新的一章－人類殖民南太平洋的開始。在接下來的世紀中，歐洲人更持久的接觸加強了此區的連結。英國海軍艦長詹姆士．庫克在1768至1780年間測量了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海岸線，庫克和其他船員相信這個遙遠的島對歐洲的發展可能是值得考慮的。此外，其他探險正在探索太平洋，而大部分的大西洋主要島群在十八世紀末之前在歐洲地圖上是假設的地方。
　　歐洲對此地區確實的殖民是從澳大利亞開始的。英國需要一個遙遠可以留放囚犯的受刑殖民地，澳大利亞的東南沿海被選為合適的地點，且在1788年第一艦隊載著750位犯人到達接近現代雪梨的伯大尼灣，其他艦隊和囚犯很快的跟進。然而，在不久前，自由的殖民者在數量上超過了他們自己漸漸獲得自由的囚犯。逐漸成長的英語系人口不久移到內陸，也定居在其他合適的海岸地區。英國和愛爾蘭殖民者受到此遙遠殖民地農業和紫羅蘭種植的潛力，以及金礦和其他礦物的誘惑（最主要的掏金熱發生在1850年代）吸引，英國政府也鼓勵其國民的移出，經常為那些太貧窮以致於無法自己負擔的人付運輸費。
　　新的殖民者在到達後很快的就與當地土著發生衝突。然而，沒有計畫好的招待，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土著被完全地驅離他們的土地，在某些地方－大部分是顯著地塔斯梅尼亞島，他們被驅逐並扼殺。在澳洲大陸，土著因為疾病、搶奪和剝削而漸漸地減少，但還有基本的存活數。在十九世紀中期，澳大利亞成為主要是說英語的土地。
　　英國殖民者也被紐西蘭茂盛、富饒的土地吸引。歐洲捕鯨船和海豹船在1800前不久到達，而較多的定居農業聚落在1840年代，當英國正式地宣稱此地區的主權時成形。當新移民在數量上漸漸增加，北島和南島的計畫殖民聚落範圍擴張了，本土毛利人的緊張程度也增加。有秩序的小王國或首領地位，使毛利人成為可畏的戰士。1845年，一個本地的部落決定抵抗進一步的侵占，導致了吞沒紐西蘭的全面毛利人戰爭，直到1870年。然而，英國人最後戰勝了，而毛利人失去了他們大部份的土地和對他們國家的控制權。
　　本土的夏威夷人也因大量的外來移民，失去了對他們土地的控制權。夏威夷在1800年代早期成為一個聯合且有勢力的王國，且好幾年來當地統治者限制美國或歐洲聲稱是他們的島。然而，逐漸增加的來自美國傳教士和殖民者數量被允許進入，而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前，夏威夷經濟的控制大部分已經轉給外國的農場擁有者。在1989年時，美國的力量已經強到足以推翻夏威夷的君主政體並將此島兼併入美國。
　　大洋洲的其他地方，確實的歐洲或美國具落較不顯著。當歐洲和美國勢力最後終於獲得這整個地區的政治權，只有很少的機會等待著未來的殖民者。捕鯨、木材砍伐和大型農業的機會驅使歐洲人到一些島，與此同時，礦物資源吸引了其他人的選擇性殖民。當地人口數常常會因歐洲人的疾病而降低，但在大部分的情形中，最後都會恢復正常狀態。有些島，像是玻里尼西亞的馬克薩斯，到目前為止尚未回復在與歐洲人接觸之前他們擁有的人口水平。
現代聚落景觀

　　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的聚落地理，提供了令人著迷的本地和非本地影響的並列。當代的文化景觀，仍顯示出本地的人們在許多本地人在數量上仍佔優勢的環境中的痕跡。在其他地方，近來的殖民型態產生了一個深受歐化過程形塑的現代場景，此結果包括所有從南澳大利亞上德國人擁有的葡萄園，到紐西蘭南島上，似乎是直接採自英國島嶼的住屋的所有事物。此外，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已重塑了聚落景觀，特別是在二十世紀，造成像伯斯或奧克蘭等看起來與聖地牙哥、西雅圖相當相似的都市型態。
都市的轉變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是高度都市化的、西化的社會，因此他們有極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都市或郊區。如同在歐洲和北美，大部分的都市轉變發生在當鄉村經濟變得勞力密集度較低，且都市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作機會增加的二十世紀間。逐漸形成的都市景觀呈現出許多主要是歐洲人口但混合了強大的北美影響，以及每一個都市中，獨特環境下的當地人的特徵。此結果是在一個都市景觀中，例如：即使在街上聽見不同的當地腔調，且許多都市場景的特色是對英國傳統強烈且持久的眷戀的回憶，許多北美人還是相當舒適的。所有澳洲和紐西蘭主要的都市都集中在充滿生氣、有活力的，且常常與北美大城相似的都市中心區。海岸的特徵、港口環境和濱水地區形塑一地區中每個主要都市區的中心都市景觀，且讓每個中心有其獨特的身份。伯斯、墨爾本、雪梨、布里斯班、威靈頓和奧克蘭皆被固定在海上，他們重要的商業機能與全球經濟相連，因此，中心都市的天際線，由不斷增加的美國式摩天大樓樓層數構成，從不遠離他們的港口環境（圖14.20）。此外，這些都市常常受稱讚於他們的低犯罪率、沒有貧民窟、相對乾淨的街道、寬敞的公園和開放空間以及有效率的大眾運輸，特別是雪梨和墨爾本，還受到當面表揚。為了2000年的夏季奧運，許多新的旅館、運動設備和相似的招待所都在雪梨興建，而墨爾本有野心的廣場再發展計畫聯盟戲劇化地將7.9英畝（3.2公頃）的老城區建築、鐵路廣場轉變為新的招待所、博物館和商業區。
　　郊區化和外圍商業的發展也改變了這些南半球的大都市（圖14.21），例如：雪梨的大城市目前已從中心區向西擴展了20英里（32公里），而墨爾本的都市力量已向內陸擴展到山丘及更東的菲利普港灣沿岸。富於娛樂場所的伯斯（西澳大利亞）和布里斯班（昆士蘭）看見了某些最迅速的近來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其擴展的郊區外圍。相似地，紐西蘭的奧克蘭，給予此城在Manukau和懷特馬塔港間的躍水限制，已大大地超越了傳統都市的舊界線。這些精力充沛的都市外圍的土地利用和聚落景觀和北美有類似的型態：低密度的居住區藉由現代的商業高速公路相連，且被標示為辦公中心、工業用公園和類似的娛樂所的「邊緣都市」聚集區。
　　澳洲和紐西蘭的繁榮的西式都市環境與區域中較低度開發區的都市景觀有著令人震驚的差異。走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摩勒斯比港街道上，一個非常不同的都市景觀提供了在大洋州中，富有和貧窮的裂隙明證（圖14.22）。摩勒斯比港、此城的政治首都和最大的商業中心的快速成長，造成了許多典型的都市不發達的挑戰：房屋的短缺、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的落後所需、街道犯罪和酒精中毒率不斷增加。其他地方，像是蘇瓦（斐濟）、努美阿（新喀里多尼亞）和阿皮亞（薩摩亞）的都市中心，也反映出當本地人口暴露在西方的影響下而產生的經濟和文化壓力（見「都市風景：阿皮亞，薩摩亞的首都」）。迅速的成長在這些較小的太平洋都市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因為來自鄰近鄉村地區和鄰近島嶼的當地人受到這些地區可獲得的工作機會吸引。在過去50年裡，像是斐濟和薩摩亞地區，旅遊業引人注目的全球成長，也改變了都市情景－十九世紀的鄉村生活經常被紀念品商店、發出喇叭聲的計程車和擁擠的海濱度假勝地所支配的景觀取代。
鄉村情景　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地區的鄉村景觀也表現出複雜的文化和經濟影響的馬賽克。在某些環境中，澳大利亞土著或本地的巴布亞紐幾內亞蘇格蘭高地人仍可在他們熟悉的故鄉找到，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聚落幾乎從歐洲時期前就沒變過，然而這類的聚落景觀越來越少了。當現金經濟、外國旅遊和投資、著名文化的服飾進入了內陸地區，全球的影響便遍布了這個地方，不過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內部的許多地區仍留有相對較大的聚落景觀，在太平洋島嶼之中也有較小的聚落。然而，即使在這裡，土地利用仍常受區域或全球的商品化經濟，或影響此地的娛樂觀念所形塑。
　　澳大利亞大部分的鄉村都很乾燥以至於無法耕種或成為次農業用地，即使面積不大，化肥使用的增加、大面積的灌溉以及在撲殺好侵略的兔子的努力下，開拓了新的發展區，使農作物的產量自1960年代起成為兩倍。然而，內陸地區大部份的剩餘，是作為牲畜的糧食，在具農業潛力的地區之外以及孤立的地區，土著們仍從事傳統的打獵和採集型態。
　　羊和牛支配著畜牧經濟，例如許多新南威爾斯內部、西澳大利亞和維多利亞的鄉村景觀，皆朝向與四周孤立的牧羊場或飼養場，將羊群從一個巨大的牧場移到另一個牧場。雖然許多較寬廣的、成列餵食的飼養場都集中在較北的昆士蘭，牛有時候也可以在這些相同的地方發現。牛隻有時甚至在澳大利亞北部艱困的熱帶草地或林地放牧，即使這些地方的環境對農業活動來說經常是貧脊的。較專門的乳牛公司，通常在較小的，位於昆士蘭沿海到維多利亞等較潮濕環境的家庭式農場。
農田在此區也有差異，有時與羊村、一連串包含南昆士蘭；較潮濕的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和南澳大利亞內陸；以及伯斯東部和北部條件良好的帶狀土地的商業性小麥農業混合。在其他地方，專門的甘蔗公司沿著狹窄的、溫暖的、潮濕的昆士蘭海岸發展。在南部和西部，生產性的灌溉農業在允許果園和蔬菜生產的墨累河流域發展。葡萄栽培，或稱為葡萄種植（和其他專門的園藝），逐漸形塑了像是南澳大利亞的巴羅薩河谷、新南威爾士的Riverina區以及西澳大利亞的斯旺河谷的鄉村情景。事實上，當著名的查德尼（Chardonnay）、卡布尼特（Cabernet）和蘇維納（Sauvignon）等不同種類的葡萄酒推動了澳大利亞高於美國的酒品外銷，種植葡萄的地區在1990年代以50％成長。
　　雖然在面積上比較小，紐西蘭的鄉村聚落景觀包含了各式各樣的農業活動，田園式的職業無疑地主宰了紐西蘭的情景，大多數的大片農業用地皆用來生產牲畜，特別是羊的放牧和牛奶業。在紐西蘭，商業式牲畜超過了人的數量，約是20多比1，這在所有的鄉村情景都是顯而易見的。羊的牧草大部份是進口自南島孤立的內陸地區到北島的火山坡面和沿岸的歐洲牧草，此外，乳品公司分散了有時融合了在奧克蘭附近的郊區景觀的鄉村情景，大部份位在副熱帶區北部潮濕低地。最大的較專業穀物區域之一延伸在接近克賴斯特撤奇，肥沃的坎特伯里平原（圖14.24）。南島特殊的環境，很早就被英國殖民者，愛德華．吉朋．韋克菲爾德指出發現可作為英國聚落的肥沃土地，並持續扮演不同的牧場、穀物生長地、果園和蔬菜園景觀，全都散佈在南阿爾卑斯山極高的山峰下。
　　在大西洋的其他地方，有不同的影響形塑其鄉村景觀。在水源較佳的高島，較大的人口密度可利用比較貧脊的，漁業常常是較重要的低島多樣的農業機會。幾個鄉村景觀型態可在島嶼王國中被認出，在新幾內亞的鄉村地區，以村莊為中心的游耕支配了：農人清除一片森林，過了幾年後，轉往另一片，因此養成了一種輪耕型態。維生的食物，像是地瓜、芋頭（另一種澱粉類根莖作物）、椰樹、香蕉和其他果園作物，經常在同一塊土地上間作，而逐漸成長的種植者也包括了商業作物，像是咖啡。
　　在大西洋其他地區，傳統的農業型態是相似的：大部份的鄉村殖民地皆是以村莊社會為基礎組織的，此村莊被鄰近的，生產各樣作物的農田圍繞（圖14.25），商業式計劃經濟也讓其成為較易進入的許多鄉村之列。在這些地方，殖民地是由鄰近農作物的工寮所組成的，此農作物傳統上由不在場的土地擁有者控制。例如，乾椰子仁、可可粉和咖啡公司，已改變了許多地方，像是所羅門群島和萬那杜，的農業景觀。甘蔗園重塑了其他的島嶼環境，特別是斐濟和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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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口途徑

　　不同的與人口相關的議題現今都面臨到此區的居民。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二十世紀時人口快速增加（幾乎來自自然增加），但現今卻像北美一樣的低出生率。然而，就像美國和加拿大，這些國家間巨大的人口流動持續增加挑戰，例如，農人自澳大利亞的有著小麥生長與羊群飼養的內陸離開，反映出在美國中西部和加拿大大草原鄉村在運轉上類似的過程。社會看見許多他們有創造力的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留下這個城市較好的工作機會。
　　較老的都市和工業區，特別是靠近雪梨和墨爾本，也有人口外流。相反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其他部分面臨快速的成長，如同在北美，娛樂設施完備的環境、退休社區和新升級的郊區，吸引了更多人，因此促進了基礎設施和大眾服務。有些在這兩個國家的人，也抱怨自由的國家移民政策允許了太多的居民和工作者，然而此不滿常是根源於對文化的恐懼勝過對過多人口的在意。
　　不同的人口挑戰圍繞在大洋州低度開發島國上，像在萬那杜、馬紹爾群島和所羅門群島，人口成長率每年皆大於2％。而較大的美拉尼西亞島仍有聚落擴張的空間，來自商業性採礦和伐木公司的不亞於他人的壓力限制了在未來可能能獲得的新農地的數量。在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一些較小的島群更有人口成的壓力。例如吐瓦魯（在斐濟北邊），只有10000多位的居民，但都集中在方圓10英里（方圓26公里）的地方，使其成為世界上人口較密集的國家。使此情況加劇的是似乎因全球暖化而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此上升減少了吐瓦魯居住面積（見當地的聲音：吐瓦魯關於全球暖化的言論）。在環礁環境，一個單一的島可能會被認為是人口過多的就算如果他只有100個人，因此，即使太平洋島嶼上相對較小的人口集中地，對於高出生率的處理彈性仍較低。導致事情更糟的是，許多年輕人一往這些島國中已非常擁擠的中心都市。
　　反映此區對核子試爆的奇特糾紛，馬紹爾群島面臨了附加的嚇人任務－聚集他們國家10萬的人到這些環礁上，就可以夠幸運地逃過美國炸彈爆炸的擴散。今天，此國一半以上的居民居住在馬約羅環礁上，其狹窄的沙岸塞滿了習慣和成堆不可回收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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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同質和多元性：一個全球的十字路口（陳禹賢）

澳洲和大洋洲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實驗室，去探測文化地理如何被轉換成不同的族群移民到一個區域，相互交融，再進行發展。很多一般的文化改變過程可做為例子：有些地區的一部份地區，可以看到多個其他島嶼不同文化團體的定居浪潮。一旦這些族群開始適應了當地，他們開始變得相對孤立，並發展出不同於最初的文化。有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當不同文化先後相互接觸後，就會同化，並且一個文化的重要元素會被另一個吸收。當歐洲人和其他族群的人到了一個區域，殖民使文化調和，因此原住民就被強迫的改變。

最後，全球化的過程被重新定義成一個區域的文化地理受到同質化的威脅，同時發展出一致對文化保存的力量當備受威脅的族群試著去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產。在當代的區域寫照中透露了這樣的過程，一直進行著並證明文化的多樣性特徵，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太平洋小島上被發現。
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文化型態說明了許多的這樣基礎過程正在運作。現今，還處於歐洲殖民的根基，國家多元文化的特徵已逐漸引人注目。原住民堅持其文化主體和許多不同移民在社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大都市。
原住民的足跡　幾千年前，澳洲的原住民主宰著這個地方的文化地理。這些土著從未耕種，而是採集打獵的方式生活，直到歐洲人佔領。因為人口是由搶劫者和獵人在一片乾燥的土地上所組成的，居住密度還很低。部落族群常被孤立，總人口數從不超過30萬人。為了生存，原住民發展出一種技術適應生活，常在歐洲人所望之卻步的嚴酷環境求生存。他們低密度的人口代表了語言的分裂。雖然精確的數字算不清但當歐洲人進入時大概有250種語言，大約有50種原住民語言被發現。

族群的改變是伴隨著歐洲人而來的，原住民被殺無數。殖民的地理結果是打擊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利用放逐的方式將之放到內陸，尤其是北、中部的澳洲。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和北美印地安人比起來，歐洲人對原住民的態度是非常有偏見的。由於打獵採集的方式生活缺乏中心的政治組織，原住民常被認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種類而非人。沒有契約或條款被訂定，原住民只能逃離那些歐洲人想要的土地。雖然有很多人被殺，以及被歐洲疾病感染而死，倖存的原住民大多居住於澳洲內陸，一個非常偏遠免於歐洲人糾纏的地方。
今天原住民文化堅持在澳大利亞繼續存在，持續在成長的原住民人口移動的方式也與美國很類似。原住民人口佔了近乎澳大利亞人的2％（40萬人），但是他們的地理分佈在上一世紀改變的很戲劇性。原住民幾乎佔了居住在北部（Northern Territory，澳大利亞未正式成為省的地方）人口的30％（他們很多是在安恆蘭Arnhemland，近達爾文Darwin），另外相當大的原住民保護區位在北邊的昆士蘭和西邊的澳大利亞。然而大多數本地人，居住在支配國家的全部人口地理學的同樣大的市區。事實上，超過70％的原住民居住在都市中，非常少的原住民依然過著傳統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文化同化的過程很清楚的在工作上看到：都市裡的原住民經常從事的是服務業；基督教往往取代傳統萬物有靈論者的宗教；只有13％的原住民依然說著原住民話（圖14.26）。最近，在北部地區（Northern Territory，澳大利亞未正式成為省的地方）當地的語言雙語教學計畫資金不足，這在融合多元文化加州也有類似努力而遭拒絕的翻版。

儘管如此，差異的影響仍存在的，啟發成長中的原住民關注保存傳統文化的價值。尤其在Outback，少數原住民的語言保持他們的生命力，和越來越多人說。另外，文化的領袖有選擇性的保存原住民的招魂術，這些宗教儀式往往是當地居民與環境和被認為神聖的自然特色的關係。事實上，位在土地使用中心的這些持續成長的神聖地方，和原住民以及大多數澳大利亞的歐洲人間的資源爭議。原住民文化的未來仍是不清楚：文化同化的壓迫將會強烈的，因為很多原住民重新安置到更西邊的城市安頓、生活。在同樣時間裡，更快速的自然增加（幾乎是國家平均值的兩倍）和原住民傳統的文化體認，將會保存國家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一塊移民的土地　大部分的澳大利亞人表現出受大陸的近代歐洲人所統治移民歷史的影響，但是甚至這些型態變得更複雜，因為新興亞洲文化的浪潮而變得重要。大體上來說，有70％的澳大利亞人繼續表現出英國和愛爾蘭的文化遺產。這些團體統治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眾多進入國家的移民，而密切的文化與英國的小島聯繫留下了基礎。相當多的義大利人、希臘人和德國人加入多種的歐洲人混血。有些移民成為自願從事農業活動，尤其在東南部的澳大利亞，雖然其他人搬到都市，在這裡他們增加了央格魯（anglo）混血的族群多樣化。肥沃的昆士蘭海岸對勞工的需求，促使歐洲大農場的主人從索羅門和赫布立群島引進便宜的工人。這些太平洋島嶼上的勞工，被稱為肯納卡人（kanakas），在空間上和社會上都被他們央格魯（anglo）雇主施行種族隔離，但是更進一步使昆士蘭「蔗糖海岸」的文化混合多樣化。然而在歷史上，非白人的移民到這個國家被受到嚴厲的限制，稱為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此為政府的指導方針通過歐洲和北美洲的移民，犧牲其他族群。這個國家政策一直持續到1973年。
最近的移民傾向徹底改變這個歷史偏見，使更多不同的新勞工和居民進入，增加國家的多元文化特色。從1970年代起，移民政策在澳大利亞社會中，被不同的人挑選，基於他們的教育背景和在經濟上的成就潛力而支配著。舉例來說，持續成長的家族從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家來。少數被限制作為移民雖然他們為紐西蘭公民，雖然其他以難民的身份從世界上有動亂的地方來，像越南和前南斯拉夫。
結果是更多不同的外國的出生人口。事實上，現今22％的澳大利亞人是移民，反映出國家受全球的歡迎由於成為移民的目標。在二十一世紀早期，幾乎有40％的移民從亞洲來。主要城市尤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潛在價值：雪梨的亞洲人口超過10％而且持續在快速成長，雖然伯斯（Perth，西南部的城市）的城市景觀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文化和經濟與亞洲鄰居的連結。
澳大利亞社會中雖然已經存在很久的央格魯（anglo），因為多樣的移民混血而被改變。舉例來說，雖然基督教仍然佔大部分（27％的天主教和22％的英國國教），國家中成長最快的宗教為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在類似的風氣，雖然英語為澳大利亞的官方語言，超過250萬的居民現在說另一種語言，包含超過10萬的人，他們有說義大利語、希臘語、廣東話、阿拉伯語和越南話。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也重新塑造了國家的文化地理：許多日本人因為經商和旅遊來澳大利亞，並且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在學日語。少數當地出生的白人反抗現行的文化馬賽克，和以種族和經濟的觀點上提倡限制的移民政策。波林‧漢森（Pauline Hanson’s）一個國家政黨最近又再起，顯示並說明在白人與原住民間的緊張情勢，和移民人口被認為是對傳統央格魯（anglo）文化價值和經濟機會的威脅。儘管失去對國家政治議程的控制，這個移民的政治活動，一直提醒著潛在於澳大利亞社會中緊繃的種族政治。
澳大利亞社會也被流行文化所形塑，經常為互諒互讓的關係。國家裡大部分講英文的人擁抱北美洲的電影、音樂，和電視。許多美國的電視節目出現在紐澳地區（down under），雖然澳大利亞的媒體被規定從早上六點到午夜，至少要有50％當地的節目被播出，為了「保有澳大利亞人看澳大利亞的電視。」澳大利亞的影響力也形成全球媒體。很多英國報紙在澳大利亞的所有權（新聞股份公司）和在美國的福斯（FOX）電視網一樣，提醒那全球文化影響力在這個地區的進進出出。
紐西蘭的型態  

紐西蘭的文化地理大體上反映出的在澳洲看到的形式，雖然細緻的文化混合稍微的差異。紐西蘭當地的毛利人比在澳洲的原住民更重要和文化上更易見。19世紀晚期，當英國殖民清楚地規定Anglo文化傳統的優勢，毛利人還是存活了下來，雖然在這過程之中他們喪失了大部分屬於自己的土地。減少最初和歐洲人接觸和衝突後，在20世紀時原住民人口開始回升，今天毛利人在全國大概400萬人口中佔了15％。從地理上來看，眾多的毛利人住在北島，相當多的毛利人集中在奧克蘭。雖然居住在城市的毛利人的人口持續增加，很多與他們有血緣關係的原住民，也堅定的保存他們的宗教、傳統藝術和玻里尼西亞的生活方式（圖14.27）。另外，毛利語現在跟英語一樣都是紐西蘭的官方語言。

雖然許多紐西蘭人依然認同他們大量的英國遺產，國家的20世紀文化特性，成熟的把與英國的根源分離。好幾個程序創造出紐西蘭特別的文化特色。因為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歐洲大陸的關係是緊繃的，紐西蘭人形塑出比較獨立與折衷的特性。在很多方面，流行文化讓這個國家與澳大利亞、美國和大陸歐洲的全球大眾媒體的關係更密切。舉例來說，紐西蘭最有名的電影”The Piano”是在澳大利亞人製作的，資金是法國提供的，大量的觀眾是來自美國。事實上，近十年來，當地節目的製作少於紐西蘭電視的20％。

多樣性也繼續形塑文化環境。國家獨特的玻里尼西亞根源透露出特別的地區特色：除了毛利人口之外，多於5％的紐西蘭人民是太平洋的島民，奧克蘭是全世界擁有最多玻里尼西亞人民的城市。加入了正在成長的亞洲人，使文化混合更複雜，他們現在佔了國家另外5％的人口，對國家的文化和經濟有強而有力的貢獻，尤其在大的城市中心。最後的結果是國家的特色在太平洋十字路口上被打製出來，累積各種和廣大不同的文化，影響到混合出獨特的紐西蘭抗拒簡單定義的特色。
馬賽克式太平洋文化

當地和外來的文化影響在南太平洋的島嶼上產生出各種的馬賽克。在一些比較獨立的地方，傳統文化保持他們大部分的完整，隔離於外界的影響。大部分的案例中，然而在這些小島上的現代生活，圍繞在本土和西方影響錯綜複雜文化和經濟的交互關係。有一件事是可確信的—過去的島國文化已經永遠消失了，在這個地方為太平洋的領域，並快速的改變以適應強大的殖民力量、全球的資本主義和大眾文化。
傳統的文化世界　給在歐洲人來之前的文化下定義，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人類學家曾經有自信的把大洋洲分成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反應出清楚的文化和種族的區別。20世紀早期的種族主義的興起，當與其他太平洋的人民比較時，玻里尼西亞人通常被認為是比較好的，而美拉尼西亞人是較差的。根據這個曾經是標準的觀點，玻里尼西亞人是棕色皮膚的人（也許略微接近歐洲人），掌握高階的政治結構（首領和國王），和複雜的社會階層系統；在另一方面，美拉尼西亞人是黑皮膚的人民（也許與非洲人有關係），生活在簡單、有點平等主義的村莊社會。此外，美拉尼西亞人時常被認為是野蠻的食人族，雖然玻里尼西亞人有時被認為是高貴自然「萬物」的模範。在相同的線上想密克羅尼西亞人，經常被定位在中間者。在1800年代歐洲水手被熟知跳船為的就是要與玻里尼西亞女人結婚，並留在這個田園小島上。事實上，很多歐洲和美國的藝術家和作家將玻里尼西亞看成是是天然和社會的樂園，在歐洲的社會系統的鎮壓之下，依然維持未腐敗。

今天一些文化優勢和劣勢的概念已經被一些嚴肅的學者丟棄，而玻里尼西亞和美拉尼西亞間的文化分割不再像以前一樣的清楚。確實大部分玻里尼西亞社會與美拉尼西亞比，在政治上是比較施行中央集權和以階級為基礎的，但是這也不盡然為事實。此外小規模的美拉尼西亞社會，有時候會與複雜的體系作貿易和社會的交流。同樣重要的，密切的地理檢視透露出兩個地方的交界成為一個明確的文化融合區域。舉例來說，以美拉尼西亞人所組成的斐濟和玻里尼西亞人所組成的東加來說，他們不僅互相貿易，也常常通婚，甚至會互相分享一些政治和文化上的習俗。在玻里尼西亞的中央，有一些環礁事實上有著玻里尼西亞的文化和語言。

現代語言地圖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文化型態，那同時統一和分裂區域（圖14.26）。大部分的大洋洲上的土著語是南島語系家族的成員，包含廣大的太平洋地方，很多東南亞的島嶼，和馬達加斯加。語言學者假設第一個偉大的水手說的是南島語系，因此散播它們遍布這廣大的小島和海洋區域。在這遼闊的南島語系家族裡，美拉亞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為次語系，包含大部分有關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語，暗示著這裡廣佈的人民有著共有的文化和遷徙的歷史。

美拉尼西亞的語言地理更加複雜，以及仍然有專家無法瞭解的語言存在。雖然居住在海岸的人民，說的語言是以航海為業的南島語系民族帶回來的，更多獨立的高地人文化，尤其是紐幾內亞的島嶼，說著不同的巴布亞。事實上，島上語言的錯綜複雜程度是令人氣餒的—超過一千種語言還再被確認—很多專家懷疑是否他們甚至在組成一個有關語言的統一的「巴布亞家族」。一些學者判斷紐幾內亞有一半的語言只被少於五百個人講，暗示那文化角色因為高低不平的地形，而扮演在獨立的文化團體。這些紐幾內亞的高地保有一些世界上依然未被接觸到的人民（uncontacted peoples），和仍未被西方世界「探索」過的文化團體。

社會生活的傳統模式和語言地圖一樣的複雜及多樣。然而在很多案例中，透露出可預料的模式。舉例來說，穿越美拉尼西亞，包括巴布亞紐幾內亞，大部分的人民住在通常由單一部落或是家族團體組成的小村莊中（圖14.28）。很多這些傳統的村莊少於五百個居民，雖然一些比較大的社區可以達一千人。生活時常週期性的聚集和種植食物，一年一次的儀式和節慶，和複雜的以家族為基礎的社會互動網絡，時常包含與鄰近團體起衝突的可能性。
外在文化的影響
雖然傳統文化世界堅持某些環境，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大部分太平洋的島嶼見證了極大的文化改變。從歐洲、美國、和亞洲來的外來者帶來的開拓者、價值和科技革新，永遠改變大洋洲的文化地理和她在廣大的世界中的地位。結果是現代的環境，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文法構造簡單，字彙混雜，含華語、葡語馬來語的通商英語）廣泛地代替了當地的語言；偏遠的太平洋小島信仰印度教，傳統的漁民現在在度假旅館和高爾夫球場集團工作。

歐洲的殖民主義改變了寬廣的太平洋世界的文化地理，如果輕率地將她併入新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和帶來直接重新裝配她文化構造的人民到這個地區。夏威夷說明了這個模式。在十九世紀中葉時，夏威夷的國王 Kamehameha 已經款待各式各樣從歐洲和美國來的的捕鯨者、基督教傳教士、貿易商和海軍官員。一個小小的菁英白人（haoles，夏威夷的白人）團體，或是淺色皮膚的歐洲和美國的外國人，成功地從商業化的甘蔗農場和太平洋的航運契約中獲取利潤。然而，勞工不足的小島促使引進中國、葡萄牙和日本的工人，使得此地區的文化地理更為複雜。在1900年時，日本人成為在受雇用的人之中的統治階層。在1898年美國正式的得到這些小島。夏威夷的文化馬賽克展現在1910年的人口調查，暗示有著巨大的改變：有超過55％的人口是亞洲人（大部分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另外20％是由原住民所構成，而有15％是白人（大部分為進口的歐洲工人）。在二十世紀末，亞洲人口較少佔優勢和人種多樣化：有40％的夏威夷居民是白人，少數繼續存在的夏威夷原住民，與越來越多不同的其他太平洋島民的團體結合在一起。另外，種族間的混血產生富有馬賽克性質的夏威夷克里奧爾（creole）文化，提供北美洲的、亞洲的、太平洋島嶼和歐洲的獨特混合的影響（圖14.29）。
夏威夷的故事在很多其他太平洋的島嶼上重演。在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n Islands，位在太平洋西北部），關島被併吞進美國在太平洋的帝國版圖，作為1898年美西戰爭的獵物。之後，不僅當地的人民受到美國化的影響（今天關島仍是位在美國領土上的自治區），而且成千名的菲律賓人被送到那裡補充勞力。在東南邊，英國控制的斐濟群島，提供類似的機會給對大洋洲的文化混合基礎地下定義。相同的蔗糖農場經濟刺激改變夏威夷，促使英國進口成千的東南亞勞工進到斐濟。這些印度人（多數信仰印度教）的後代，現在幾乎構成此島嶼國家人口的一半，常常與當地的斐濟人形成尖銳的衝突（圖14.30）。在法國控制的領域部分，商人的小團體和農場主人移進社會群島（大溪地），但是一個大組的法國殖民移居者（很多原來是嚴厲殖民的部分）主要影響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法國海外領地，位於西南太平洋）的文化組成。依然是法國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亞的人口多餘三分之一的法國人，首都努美阿（Noumea）顯示文化環境由法國社會、美拉尼西亞的傳統和柔和的南太平洋微風所奇怪地構成。

在不同的島嶼文化間給予頻繁的接觸，不令人驚訝的是人民產生共有不同文化間的溝通方式。舉例來說，許多形成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另一種說法是Pijin），在索羅門、萬那杜、和紐幾內亞都有發現，他們主要的語言在種族間使用著。洋涇浜英語為大量的英文單字修訂後再混合美拉尼西亞的文法。習慣的智慧追溯它的起源於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檀木貿易商（「pijin」是中國生意「business」的英文發音）。洋涇浜英語現在成為大洋洲的「全球的」語言種類，因為貿易和甚至政治關係在不同的當地的島嶼團體間發展。

在很多太平洋的環境，基督教也被併入與當地文化結合。天主教比較流行於法屬殖民地，雖然新教徒團體會大量集中在他們的傳教士有去傳教的島嶼。舉例來說，很多東加人在19世紀的時候改變信仰信基督教。在不久之前，摩門教的傳教士在大洋洲上活動，尤其在玻里尼西亞很成功。看到很多環境有當地的基督教教堂出現，時常混合著西方信仰和傳統的泛靈論。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外來的影響如潮汐一般捲入太平洋地區，產生進一步的文化改變，和持續成長的當地計畫保存傳統價值的回應。有些團體，尤其是在美拉尼西亞，與外面世界保持著隔絕，雖然日漸對自然資源的需求給予一條通道給西方或亞洲去接觸。然而在很多環境中，全球旅遊業的成長帶給大洋洲相對簡單與較富有的歐洲人、北美歐人、亞洲人，和澳大利亞人取得聯繫。夏威夷群島、斐濟、法屬玻里尼西亞和美國的薩摩亞（Samoa，西南太平洋的群島）與日益增加的島嶼旅遊目的的結合。在這些地方雖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利益，觀光的衝擊和消費者價值，常常與當地文化發生尖銳的衝突。在下一代常常看到改變：祖父母也許會回憶較樸實的時光比較限制與外界接觸；父母長期、辛苦的在休閒度假設施和紀念品店工作；年輕人則發現他們被速食餐廳和閃爍華麗的電視所包圍。

然而，越來越多有見識的當地團體拒絕這些文化全球化的壓迫。在美拉尼西亞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先鋒團體（Spearhead Group）」，致力於保存文化傳統。舉例來說，為了避免當地方言的喪失，在被洋涇浜英語改變之前，很多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小學現在教授低年級學生當地的語言。更引人注目的，一些當地的夏威夷人，原住民搬到世界上任何的一個地方，提倡一個或更多的主要島嶼回歸玻里尼西亞的管理，從而保存他們的文化遺產。
附圖說明：

圖14.26  澳洲和大洋洲的語言地圖：雖然大部分的居民是講英語的，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原住民和他們的語言傳統仍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力。在別的地方，傳統的巴布亞語（Papuan）和南島語系（Austronesian）在大洋洲占主要的地位。法國殖民所留給後人的東西也堅持精選的太平洋地區。極大的語言分歧塑造出美拉尼西亞的文化地理，和在巴布亞西幾內亞有超過一千種語言被發現。
圖14.27  毛利人的藝術家：紐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積極的保存他們的文化傳統，和最近他們在國家事物的政治角色上有所提升。這些藝術家正在雕刻傳統毛利人的獨木舟上的裝飾。
圖14.28  東加村莊：雖然全球化的經濟和科技影響有到達東加，在玻里尼西亞的環境中，村莊生活仍是很重要的。大部分村莊的房子建築在熱帶環境，反應出當地可利用的建築材料。
圖14.29  多元文化的夏威夷人：很多夏威夷島上的居民象徵太平洋島嶼、亞洲的和歐洲的混合影響。這些年輕女人表示玻里尼西亞和亞洲祖先的融合。
圖14.30  斐濟的南亞人：在殖民時代，英國蔗糖農場的主人引進成千的南亞工人進入斐濟。今天斐濟人口幾乎有一半是南亞人，而且常常與當地的斐濟人有紛爭。
政治地理組織：邊界不固定之地　（林沛均）
　　太平洋的政治地理在本地、殖民時代、與全球影響方面，反映出複雜的相互作用。此區域的每個政治單元，都可以反映這三種力量在各特定地區彼此影響的結果。在密克羅尼西亞地區中馬紹爾群島的故事中，這種複雜情形變得顯而易見。這些分布稀稀落落的島嶼及環礁（覆蓋了70平方英哩，或180平方公里的面積），根據歷史，當地原本的政治單元，在十九世紀末被輕率地合倂進西班牙帝國及後來的德意志帝國之前，就容納了各式各樣的人種。1914年，日本人進入這個群島，直到1944年美國軍隊佔領了這整塊區域時，此地都還在他們的掌控之下。緊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密克羅尼西亞地區有一片又寬又廣的區域，變成聯合國託管地，包括了馬紹爾群島。1960至1970年代，當地對自主權的要求聲勢漸長，導致1990年代的馬紹爾群島形成新的結構及獨立態勢。今日，位在首都馬久羅的的政府機構（首都馬久羅在馬久羅環礁上），正努力進行團結島上居民、保護分散各方的海域所有權、以及裁奪美國在此區進行核子試爆所衍生的合法性與醫療問題，即使現在它仍然接受美國的援助（圖14.31）。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這個區域是很典型的，表示二十一世紀有很多政治地理情勢仍在形成當中。
創造政治地理空間
　　澳洲及大洋洲的政治地理空間，曾經被不同文化的團體及政權為了維護自己在此區域的勢力，而重新塑形好幾次。當前的政治團體型態幾乎是隨著時間變動的快照，而且在未來版圖上重新定義的傾向，可能還大於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來重新定義。
當地的特色　在與歐洲人接觸之前，這個地區的政治地理是一個本土區域錯綜複雜且不斷變化的綜合物。澳洲與大洋洲的本土政治地理型態差異非常地大。澳洲原住民的社會由流動的30至60人組織而成，他們大部份都具有血緣或婚姻的關係。因此，獵人及採集者的週期性移動，促成了澳洲原住民世界「會移動的政治空間」的特色。美拉尼西亞地區則偏向比較大規模且定居的社會型態，且大部分也是以親屬關係的關聯為基礎。然而，在密可羅尼西亞地區、波里尼西亞地區、及一些美拉尼西亞地區的海岸地帶，發展出了擁有更大型且更具高度組織的酋長區。舉例來說，在帛琉，主要島嶼巴貝島（Babeldaob）上十個現代的州區，就是根據由酋長區組織成的傳統村莊區域來設置。這些村莊會輪流根據各自首長的權力大小，而得到不同的地位。考古學及人類學的證據顯示，一個村莊的地位，不但會影響它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還會影響它的貿易關係（圖14.32）。
　　權力集中在單一君主手中的集權王國，存在於波里尼西亞地區一些較大的火山島上。在這些王國當中最有權力的是夏威夷，它最後包括了這個群島中所有的島嶼。當夏威夷王族的統治時代長久遠去，這些當地居民，經常是聯合部落，仍幫助本地人民確定他們的政治界線，有時會與現代國界相衝突的界線。
強制實行的殖民架構　歐洲世界把此地本土的政治型態做了改變，把當地具有細微差別、經常變動的領土疆界，換成了更明確但不穩定的殖民邊界。英國對外宣佈主權也實際殖民澳大利亞與紐西蘭。1860年代時，澳大利亞各式各樣的殖民基礎都正式地以簡單的度量描繪出邊界，直到今日都還能清楚看見，且這邊界的重點集中於遼闊而分離的近海岸殖民地。一直到1901年它們以獨立的政治實體，加入正式的澳大利亞聯合會，這些各自分開管理的單元才像特殊的殖民體般運作。紐西蘭也跟隨與此類似的途徑。早些年代，孤立的殖民地群標示出海岸線，在受毛利人控制的島嶼中，標記歐洲政治權力第一個試驗性的印記。當毛利人於十九世紀晚期被征服之後，所有島嶼都被統一進大不列顛王國（British Crown）正式且獨立的統治之下。
　　在十九世紀時，歐洲殖民政策的全球探索也深入地伸進南太平洋。對這塊區域的興趣，早在1842年當法國宣稱對大溪地的「保護關係」時，就開始滋長。但是一直到此世紀末，大部分的大洋洲並沒有被正式的殖民，因為此時段歐洲人把精力集中在對非洲領地的爭奪上。因為這樣，世界上只剩下很少很少地區仍然維持開放可吞併的狀態，殖民政權都渴望能搶在競爭對手之前，取得剩下來的地區。某些大洋洲島嶼也被視作是特別值得擁有的，因為它們可以提供像是輪船的供煤點、以及海底電報纜線的傳遞中繼站這些服務。
　　德國在大洋洲的分割情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像在分割非洲時一樣。德國帝國主義者將紐幾內亞、及俾斯麥群島附近的大島，視為主要的獎賞。但是，其它殖民勢力則與德國的率先行動形成對抗態勢。1885年，紐幾內亞被切割而分屬三個國家：荷蘭人得到西邊的那一半（接近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王國）；英國人得到東南方的四分之一（靠近澳洲）；然後德國人得到東北方的四分之一，俾斯麥群島和旁邊索羅門群島鏈的一部份也一並拿走。部份密克羅尼西亞地區及波里尼西亞的薩摩亞則脫離德國的殖民掌握。
　　法國、大不列顛、以及美國，也對大洋洲領土具有野心。十九世紀末時，幾乎所有波里尼西亞地區的東部都被納入法國控制之下。它們的領地包括社會群島、馬克薩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以及土木土群島（Tuamotu Archipelago）。更西邊一點，法國還殖民了美拉尼西亞地區的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並開始進入旁邊的新赫布立群島（New Hebrides），即現在的萬那杜島（Vanuatu）。
　　但是，英國人占領了附近北方的領地，他們也對這個群島有興趣。在這樣情況下，法國人及英國人完全同意，在新赫布立群島以史無前例的「共同管轄權」來共享權力，而不是分割它或是為了它大打出手。英國在此區域增加了額外的島嶼，包括南方的索羅門島鏈、斐濟群島、很多波里尼西亞地區西部的小型島嶼，也增加了一些波里尼西亞地區東部的前哨（皮特克恩島Pitcairn）。儘管大部份這些額外增加（Tonga東加；在波里尼西亞地區西部）的島嶼變成了大不列顛王國的直接領土，東加仍維持著保護關係、擁有相當大的地方自主權。事實上，東加是大洋洲唯一一個保持著自己的政治結構的當地國家，而且它維持著君主立憲制直至今日。對美國來說，夏威夷是主要的獲得之物，但是東薩摩亞在1900年時，由於美國與英國、德國所簽訂的協定，也變成處於美國的控制之下。美國也得到了關島─密克羅尼西亞地區最大的島─由於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對西班牙獲得勝利。
　　戰爭、相關協定及其中所含的殖民勢力，更進一步地改變了大洋洲的政治地理格局。舉例來說，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失去了所有國外領土：在密克羅尼伊亞地區的轉給了日本；在美拉尼西亞地區的割讓給澳大利亞；在波里尼西亞地區的則給了紐西蘭。日本的獲取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它們提供海軍以及太平洋上廣大海域的領空給日本軍隊時，證明了它們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在密克羅尼西亞地區的帝國蒸發消散，這些國家在聯合國的庇護下被移轉到美國，成為太平洋的託管區域。同時，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澳大利亞繼承了英國在紐幾內亞東南的領土，以及德國在紐幾內亞東北的領地以及俾斯麥群島。這個時候，新幾內亞內部範圍基本上已經探索過，而澳大利亞政府並不曉得要怎麼處理它掌控的龐大新殖民地。然而，1920年代時，金礦被發現，接著1930年代澳大利亞挖礦者穿入了高地。在那裡，他們非常驚訝地發現廣闊的高原上，居住著大約一百萬的人。這些紐幾內亞高地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可能被驚嚇得更嚴重，因為這些白皮膚侵入者的入侵習性和新科技，還有他們開始介紹、實施這整個地方都要遵守的澳大利亞條例。
通往獨立的道路　此區域現代政治國家的獨立，是透過很多不同途徑達到的。政治邊界的更新及變化很值得注意：此區域最老的獨立國家是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它們都是二十世紀的創造物，但現在正在衡量當初正式與大不列顛王國分離的價值。在別處，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比以前更親密且更持久。甚至很多太平洋新獨立的超小型國家，以它們極小的總面積，與像是美國這些國家保持著特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獨立的澳大利亞（1901）及紐西蘭（1907），逐步地建立它們自己的政治身分，及為基礎的政治結構努力奮鬥。儘管澳大利亞在1901時成為一個共和國，仍然承認大不列顛王國是它最高統治者（圖14.33）。王國的角色是「明確的象徵性」，而1999年的一場全國公民複決投票，就是要澳大利亞人民仔細考慮，他們到底要不要自己的國家拋棄與英國的關係，進而變成一個有自己總統的真正聯邦共和國，而不是由英國女皇做國家的首領。但是，有55%的多數票決定保持澳大利亞與王國的關係。澳大利亞就像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它的六個州都持有自己實際的權利。不過，北部地方（Northern Territory）仍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之下，雖然它也的確享有有限的民主自治。在紐西蘭，正式與大英帝國以立法連結的關係直到1947年才分開，然後在1994年一些紐西蘭官方人員才開始正式討論和澳大利亞人相同、正式與大不列顛王國分離的議題。
　　太平洋其他地方，解開殖民束縛的速度非常慢，而且程序直到現在都還沒完成。1970年代時，英國與澳大利亞開始放棄它們在太平洋的殖民帝國。斐濟（英屬）在1970年獲得獨立，接著是1975年巴布亞紐幾內亞（澳屬），及1978年索羅門群島（英屬）。小島國家吉里巴斯和吐瓦魯（英屬）也在1970年代獨立，　雖然許多觀察者認為，它們並沒有足夠的人口或國家基礎成為可行的國家。
　　美國最近也交出它在密克羅尼西亞地區大部分的領地給當地政府，不過在此區域仍維持相當的影響力。自從1940年代從日本手中獲得這些島嶼之後，美國政府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給這些島嶼人民，但也利用很多島嶼進行軍事演練。比基尼環礁被核子試爆徹底破壞，瓜加林環礁（Kwajalein Atoll）則被當作大型飛彈的目標。此外，一個主要的海軍基地被設置安排在帛琉，大洋洲最西邊的群島。1990年代早期，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按：這裡指的是一個國家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包括了凱羅琳群島Caroline Islands）也獲得獨立。但是它們和美國的關連就此斷絕。很多其他太平洋島嶼都保持在美國不緊密的統治之下。雖然帛琉人擁有一些地方自治權，它還是美國的「託管區域」。北馬里安納的人民選擇成為「自治的美國聯邦」，不確定的政治地位允許它們成為美國公民。有自治權的關島及美屬薩摩亞人（American Samoa）也是美國公民。1959年夏威夷完全成為美國的一州，也是美國完整的一部份。
　　但是法國及紐西蘭似乎比較沒有放棄大洋洲屬地的傾向。以紐西蘭為例，它在波里尼西亞地區仍有控有實權的領地，包括庫克群島、托克勞（Tokelau）、及紐埃（Niue）的島。法國在這個區域擁有更廣大的控制面積。它最大的海外屬地是法屬波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由中部太平洋地區的廣大水域組成。在西邊，它保持波里尼西亞地區擁有較小國土的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Wallis and Futuna），及美拉尼西亞地區新喀里多尼亞的較大島嶼。
持續存在的緊繃政治地理
　　文化多樣性、殖民地遺產、年輕的國家、及迅速變遷的政治版圖，造成太平洋世界持續緊繃的政治地理（圖14.34）。實際上，其中一些衝突的結束，擴大了這區域的邊界。其他的則更具地方基礎，但仍具有鮮明的複雜性，包括政治疆界徹底的重新定義和眾多自然與文化背景的重新設計（按：指大改變）。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原住民權利　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本地人民，都採用政治程序來獲得更多對於這兩個國家土地及資源的控制。事實上，這些土著團體的策略和過去在美洲及其他地方做的一樣。在澳大利亞，澳洲原住民團體正探索新發現的政治權力；透過本地團體較有效的遊說、及較有同情心的聯邦政府而得。由於在白人征服這塊大陸時，澳洲原住民通常沒有簽署土地協定，這些本土人民起初一點合法的土地權利都沒有。最近，澳大利亞政府實施一些澳洲原住民的保留政策，特別是在北部地方，還有擴大澳洲原住民對神聖國家公園的控制，例如Uluru（艾耳巨岩Ayers Rock）。1993年，政府通過「Native Title Bill」是對本土團體更進一步的讓步，它補償澳洲原住民已經割讓的土地，給他們權利去擁有現在他們佔據的無主地，也合法地授權他們去處理本地補償區域（nativesettled）內的礦產公司。擴張澳洲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努力遇到了需要協調的阻撓。1996年，澳大利亞法院裁定供放牧的租用土地（這種土地由擁有牛羊的大牧場主控制，而他們幾乎也控制了大部分的澳洲內地Outback），不再必須取銷澳洲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圖14.35）。放牧的股份所有者很生氣，引導政府表示，澳洲原住民的要求也許會吸引人參觀神聖位址及一些狩獵採集活動，但並沒有真實的經濟控制。
　　在紐西蘭，最近幾年毛利人的土地要求也造成了相似的爭論。毛利人在所有人口中佔了很大部分的比例，而他們要求的土地有較值錢的傾向，造成更複雜的爭論。最近的反對聲浪包括週期性的公民違抗活動；毛利人對南島北島土地要求的增加；以及呼籲將國家名稱改回原先本土的「Aotearoa」，意指「有長白雲的土地」。政府的回應於1995年伊莉莎白女王拜訪時完成，不但承認增加的毛利人土地及他們的捕魚權利，也提議一系列的財務與土地解決方案，但至今毛利人都還沒同意。
大洋洲的衝突　其他的政治地理問題則在太平洋其他地方醞釀，週期性的威脅進一步給此地的領土邊界變化重新定義。在本章前面有討論過斐濟的文化及政治問題。巴布亞紐幾內亞（PNG）也必須對付國內的種族緊張問題。很多這個國家的文化團體，彼此長久以來就有仇恨的歷史。這些人現在大部份都很理性、相處得很不錯，儘管偶爾部落間的小規模戰鬥會在高地集市城鎮（highland market towns）爆發。對這國政府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布干維爾島（Bougainville）的反抗活動。這個相當大的島嶼，有大量的銅礦及其他礦產，它位在索羅門群島卻屬於巴布亞紐幾內亞，因為德國於1800年代殖民過它，遂使它在政治上屬於紐幾內亞的東部。很多布干維爾的本地居民相信，他們的資源被外資和惹人討厭的本國政府充分利用，所以他們要求由地方控制。巴布亞紐幾內亞曾經以軍事武力來作回應：此次衝突中約有整個島所有人口的5%被殺害，而最近建立一個更穩定區域政府的努力也失敗了。
　　在與當地人民的關係上及在法國與其他獨立國家之間，法國於太平洋地區持續著的殖民勢力也造成了政治不確定。法國持續地支配新喀里多尼亞，引起很多地方性地抗活動。這個大島有豐富的礦藏（特別是鎳），以及相當多的法國殖民者人數。法國在此地對礦物資源的建立及開發，惹惱了很多當地居民。1980年代，一個地方獨立運動變得愈來愈強盛，但在1987年及1998年時，這個島上的居民（本地居民及法國移民一起）投票支持繼續維持在法國的支配之下，至少到2018年。不過一個地下的獨立運動仍然持續進行著。問題也影響到了法屬波里尼西亞。雖然這個地區收到了來自法國的豐厚經濟援助，居民也曾投票決定維持殖民地狀態，很多少數黨人仍反對法國的控制並要求獨立。獨立運動在1995年，法國決定在土木土群島（Tuamotu Archipelago）重新進行核子試爆時最盛。這些活動不只惹惱了法屬波里尼西亞的人民（在大溪地發生了反政府的鬧事），也惹惱了其他太平洋上的地區及國家。澳大利亞總理稱此為「愚蠢的行動」；紐西蘭將大使叫回國內以示抗議；其他太平洋國家，從日本到智利，都表現出他們的不滿及譴責。未來法國在太平洋的核子政策，無疑將會繼續影響不只波里尼西亞地區的政治地理關係。
區域及全球性的認同？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南太平洋的政治事務上，逐漸嶄露頭角扮演關鍵的角色。雖然這兩個國家有時在戰略和軍事議題上會意見不合，它們的規模、財富、以及在此區域共同的政治影響力，讓它們成為政治穩定的重要力量。特殊的殖民關係，仍然將這兩國家與目前和較早期的太平洋土地連結起來。澳大利亞持續斷絕與過去殖民地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政治束縛，而紐西蘭對紐埃、托克勞、及波里尼西亞地區的庫克群島，則持續控制，這間接表明了它不變的政治範圍是可以影響超出自己國界的。當政治及種族的衝突在太平洋其他地方發生，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經常會參與和平協商。以最近的事件來舉例，這兩個國家就幫助正在爭論中的巴布亞紐幾內亞與布干維爾進行調停。一般而言，這兩個國家喜歡親密的政治及戰略關係，並參加聯合部隊及對本地區的偵查行動。但是假使考慮進其他全球利益到這個地區裡，這些國家是否可以或希望堅持它們在整個南太平洋的政治優勢，就不清楚了。
經濟與社會發展：通往天堂的苦難之路（林沛均）
　　富裕與貧窮在太平洋範圍內和平共處，但各自區域的型態卻極為複雜（表14.2）。以富裕的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為例，它們也有明顯的小型貧窮區域。另一方面，大洋洲提供各式各樣的環境，被供應良好食物的人口、相對繁榮和比較商業化的經濟、以及真的營養不良又貧窮的人，他們大部分依賴有限的政府補助。二十一世紀以可觀的經濟挑戰，為難這整個區域。這些國家擁有少量的人口及國內市場；此區域在全球經濟來說，長期保持邊陲的地位；而正在減少的資源則被脆弱的自然環境包圍著。
通往富裕的不穩定途徑
　　以澳大利亞（27,440美元）及紐西蘭（20,550美元）的平均個人所得（PPP）來說，他們的生活標準比全球基準好得太多。事實上，一般來說這兩個國家會和世界的已開發國家組合起來，和大部分歐洲、北美洲、及日本在一起。它們有很多經濟資源，包括受高度教育的人力、各式各樣的自然資源、以及現代化高度連結的都會區與工業基礎。即使如此，這兩個南太平洋國家的相關經濟影響，卻在二十世紀晚期，因為經濟成長趨緩而開始下降，因為他們仍非常依賴搾取原始資源來出口。這樣的趨向能逆轉過來嗎？兩個國家現在正尋找方法善加利用它們的自然資源，同時，也正創建一個更多元化的經濟體以與全球經濟結合。
澳大利亞的經濟　很多澳大利亞的經濟影響是建立在廉價地榨取並出口大量的原料。出口導向的農業，長久以來是支持澳大利亞經濟的關鍵。澳大利亞農業因為勞動生產力而高度生產，它不但生產了包括溫帶和熱帶種類眾多的農作物，而且還提供大量的牛肉及羊毛品到國際市場。在農場出口對經濟仍非常重要的同時，1970年開始礦業部門成長得更迅速。今日，澳大利亞是世界採礦的強權之一。從1850年代開始，維多利亞掏金熱促成國家礦產輸出的巨大擴展，1960年代時還更加速。在澳大利亞的眾多資產當中，最多的是煤；鐵礦也很豐富，尤其是在澳大利亞西部；還有很多其他各式各樣的金屬，像是鋁土礦（可得鋁）、銅、金、鎳、鉛、和鋅。實際上，以新南威爾士為基礎的Broken Hill Proprietary Company（BHP），是世界最大的採礦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考慮到這個國家的稀少人口，很多其他地方的礦產區都被消耗殆盡，澳大利亞對已開發國家來說，相對變成擁有大量原料資源，特別是對日本來說。
　　儘管國家的礦業財富在1970年代的快速發展時期對國家供應良好，最近的全球經濟趨向卻不利於它的經濟財富。澳大利亞的製造部門持續參與這個部份。很多工廠都傾向於簡單的原料生產過程，但這通常無法促成有高度利益可圖、附加價值高的運作。同時，小型的本國市場也不鼓勵比較專業化的產業發展。這裡欠缺的，是企業家對快速發展的高科技與資訊產業的熱衷，而這些產業近年來推動了北美、日本和歐洲的經濟擴展。這些可能是會改變的：最近改變的政策鼓勵更多國內投資，提高儲蓄率，以及迅速的經濟發展。亞洲移民數的成長及與有潛力的亞洲市場的經濟連結，也對這筆財富保持良好的情況。另外，擴張的觀光產業也有益於經濟的多樣化。這個國家有超過7%的勞動人口，專門為每年超過四百萬人次的觀光客服務。熱門的目的地包括墨爾本（Melbourne）和雪梨，還有娛樂地點，像是昆士蘭州的聖地──黃金海岸，大堡礁，和廣闊乾旱的內地。黃金海岸邊最豪華的飯店都是日本人所有的公司，提供能說兩種語言的經驗給他們的亞洲顧客（圖14.36）。
　　澳大利亞的富裕在國內被分配得很廣，但並不平均。身為已發展國家的典型，很多財富都集中在主要的城市，尤其是東南部的那些城市。墨爾本及雪梨的高收入郊區，就像波士頓和溫哥華那樣的情況。但是總的而言，沒有哪個澳大利亞的州比其他州富裕或貧窮，而且最有錢五分之一的人和最窮五分之一的人，他們的收入差距比全球的差距金額還小。然而，澳洲原住民則傾向貧窮。無論住在城市還是內地，大部分澳洲原住民只達到很低的生活標準，而且他們的平均收入只有全國平均的65%。雖然有少部分的澳洲原住民仍居住在廣闊的保留地上，但大部分都居住於城市現金經濟（cash economy）的外緣位置。
紐西蘭的經濟挑戰　紐西蘭也是一個富庶的國家，但比澳大利亞稍微遜色一些。1970年之前，紐西蘭非常依賴對大不列顛的出口，大部份輸出的是農產品像羊毛和奶油。這個策略在英國加入歐盟之後就失效了，因為它之後採取嚴格的農業保護政策。和澳大利亞不一樣，紐西蘭缺乏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出口到國際市場。1980年代，這個國家發生迅速且嚴重的經濟衰退。最後，紐西蘭政府制定劇烈的改革。這個國家先前就聲明具有極高的賦稅、高級的社會福利制度、大企業式的國家經濟。突然，「私有化」成為集合口號，大部分國營企業都被賣給私人團體。結果，紐西蘭轉變成世界其中一個最市場傾向的國家。為了與傳統的出口基礎有所不同，這個國家也更積極地促進自己的木材資源、漁業、以及觀光產業的發展。
　　紐西蘭的經濟展望仍是不確定的。它的成長策略是否能在最後帶來利潤還有待觀察，特別是在1990年代時，它又再一次與國家經濟靜止、不成長奮鬥。評論家也憂心，愈來愈擴大的收入差距，將會削弱紐西蘭的社會基礎。當北方的城郊居民因國家的經濟改革獲益時，國家腹地地區的人仍受縛於土地，繼續和全球化導致的產品價格下降奮鬥。另外，毛利人也受到一些與澳洲原住民相同的經濟問題。
大洋洲的經濟多樣化　多樣化的經濟活動形塑了太平洋島嶼國家。生活的其中一種是以生存為基礎的經濟方式，就像游耕或漁撈。在其他背景之下，附著大規模農地、採礦、伐木活動的商業經濟支配，經常要為土地和勞力與傳統維生部門競爭。在別處，全球觀光的巨大成長，對很多島嶼的經濟地理造成基礎上的轉變，永遠改變這些人民在這廣闊海洋地區的維生方式。許多島國也受益於來自現在和過去殖民政權的直接補助金，及經濟援助，並將之用作促進發展及刺激就業率之途。
　　經過大多測量，美拉尼西亞地區是大洋洲中發展程度最低、也是最貧窮的部份。美拉尼西亞地區的國家，較少經由觀光、或富裕的殖民與前殖民政權的補助金得到利益。大部分的美拉尼西亞人居住在偏僻的村莊，這些村莊被孤立在現代經濟之外。以索羅門群島為例，除了極少數製作魚罐頭和椰子加工的工廠之外，人民的平均個人所得（ PPP）一年只有1700美金。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經濟稍微比較有商業傾向，平均個人所得（PPP）有2180美金。對外的椰子產品及咖啡的裝載量，逐漸被森林產品部門急速發展的熱帶闊葉樹取代。雖然像布干維爾這樣政治不穩定的地方，會使礦物產品斷斷續續，它們金與銅的開採事業，也戲劇性地改變了地表景觀。但是，在紐幾內亞內部的高地，很多村莊是完全只進行自給式生計活動的（subsistence activities）。斐濟是美拉尼西亞地區最富裕的國家，擁有接近5600美金的per capita GNI（PPP）。斐濟是主要的糖生產國，而且它已經發展出在北美洲及日本很熱門的觀光經濟。
　　在美拉尼西亞地區和密克羅尼西亞地區的較小島嶼當中，採礦經濟支配了新喀里多尼亞及諾魯（Nauru）。新喀里多尼亞的鎳礦藏量是世界第二多的，這是神恩也是詛咒：它支持這座島的出口經濟，但在未來必然會逐漸減少。此產業經濟的劇烈價格波動，也阻礙了法國殖民地的經濟計畫。其他經濟活動包括種植咖啡、牛的放牧、以及旅遊業。在北方，諾魯富有磷肥的小島也依賴礦業。諾魯的居民，大部分居住在因為這些礦而能得到礦區使用費的地方。大部分因採礦而得到的錢都被投資到大規模的信託基金裡，而諾魯政府很有把握它的公民將會變得富裕，即使島上的磷肥外殼都被消耗殆盡。但是，最近很多信託基金發現這樣進入亞洲不動產市場的方式，資本都被證明是相當有風險的。如果這些信託基金消失，諾魯人最終將只會得到一個資源枯竭的廢墟、荒島。
　　密克羅尼西亞地區及美拉尼西亞地區的其他地方，狀況依賴當地生計經濟或與全球的經濟關連。很多群島出口一些食物產品，但本地居民卻主要由魚、椰子、香蕉和薯類來維持生活。但是很多島群（island groups）卻享受來自法國或美國的可觀補助金。改變也正在一些群島中準備著：1999年，日本同意為了未來在密克羅尼西亞地區的聖誕環礁（Christmas Island，Kiribati）的太空梭，建造一個太空中心，而馬紹爾群島，則是提供資金的中國所選定的科學園區位址。
　　其他島群則被旅遊業從基礎轉型。在夏威夷，這個州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流動是直接來自於觀光客的錢。每年約有五百萬觀光客（包括來自亞洲超過一百二十五萬的人）的夏威夷，是所有典型獲利及風險的例子。當創造工作機會及經濟成長重新形塑這個島的範圍時，堵塞的高速公路、昂貴的物價、以及旅客不可預期的消費習慣，都使此區域在未來問題上變得脆弱。在別處，法屬波里尼西亞在國際噴射機旅行界一直是個受到優待的目標（圖14.37）。法屬玻里尼西亞有超過20%的GNI是得自旅遊業，使得它成為太平洋上其中一個最富裕的地方。最近，關島變成日本及韓國遊客最喜歡的地點，特別是蜜月旅行時。實際上，在一個較小尺度來看，旅遊業在這些島嶼領域中逐漸增加，且很多經濟規畫者認為他是通往未來繁榮的途徑。然而評論家提出警告，因為旅遊業者傾向低消費（門外漢經常被管理者立場唬住）；當地生活品質可能於實際上會因旅客的存在而下降；還有小島的自然環境可能會迅速遭到苛求的觀光客湧入而被征服（overwhelm）。
全球經濟背景
　　正當澳大利亞及大洋洲維持全球經濟腹地的地位，它們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將會增加形塑生活的品質及在此區域中發展的機會。一些耍陰謀的問題仍然存在。未來的此地區的貿易形式，會不會從與歐洲、北美洲的貿易，轉變為與亞洲更親密的連結？曾經形塑這整個地區經濟發展－從大澳洲到小諾魯－的傳統壓榨式經濟會不會整個衰退？此地區發展中的經濟連結能不能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產生不同，而這不同的地方總人口比加州的少？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準備好可以回答的，但它們暗示此地區的居民，是多麼需要仔細規劃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方法。
　　很多國際間的貿易交流，連結這個地方和遙遠的太平洋及更遠的地方。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在過去的30年間，支配了這個區域的全球貿易形式，大英國協和大英帝國相互連結，而歐洲和正在成長中的日本、東亞、中東、及美國相比，顯得疲軟。以澳大利亞為例，現在從日本、中國、美國進口的工業產品，比從英國及歐洲進口的還多（見「製作中的地理：澳大利亞－中國貿易的政治暗示」）。同樣地，澳大利亞的出口，首要為原料，對亞洲及北美洲的流動逐漸增加，儘管歐洲仍與它維持著重要的夥伴關係。此地區其它全球經濟聯繫變成了資本資金的形式。美國、日本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現在成為從雪梨到蘇瓦（Suva，斐濟首都）南太平洋的地表景觀。澳大利亞及紐西蘭都有加入亞太經貿合作會議（APEC），一個被設計來促進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的組織。
　　此地區的經濟結合也有在推動。1982年，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簽下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Agreement（CER），它成功地穿過在這兩國之間的貿易邊界。紐西蘭從較大的澳大利亞市場對紐西蘭出口的開放來獲利，而澳大利亞法人和金融的興趣，找到通往對紐西蘭經濟機會的途徑。今日，紐西蘭的進出口有超過20%是來自澳大利亞，而且區域自由貿易的形式很可能在未來會被加強。較小的大洋洲國家，當常與像日本、美國、法國這樣的國家有緊密關係時，它們也能從鄰近的國家─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獲利。斐濟有超過一半的進口是來自這兩個鄰近的國家及其他國家，像巴布亞紐幾內亞、萬那杜、及索羅門群島，這些國家與它們發展更好的太平洋鄰居，享有類似的親密貿易關係。
持續的社會挑戰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享有高規格的社會福利，但仍要面對一些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同的挑戰（表14.3）。這兩個國家平均年齡都超過75歲，而從1960年開始，兒童死亡率就大幅下降。類似的典型在北美洲及歐洲，癌症及心血管及變成為死亡的主因，而酗酒是不變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在澳大利亞。不幸的是，澳大利亞患皮膚癌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因為這裡的人口多來自於西北歐，卻暴露在充滿陽光的低緯度環境從事戶外活動。總的來說，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計畫，和紐西蘭的社會服務系統，都給人民提供了高品質的醫療照顧。婦女地位在這兩個國家也很高，包括了參與工作的情形也一樣。而婦女最近也在政治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紐西蘭特別是如此。
　　澳洲原住民及毛利人的社會狀況比一般人口不利的多，這並不讓人驚訝。很多本土人民，參加學校教育的情形是不穩定的，而澳洲原住民（12%）及毛利人（14%）進一步修習中等以上教育的比例遠比這兩個國家的全國平均（32-34%）低。很多社會指標也反映出這樣的狀況。舉例來說，少於三分之一的澳洲原住民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所，而卻有超過70%的澳大利亞白人是擁有住屋者。更有甚者，在這兩個國家中巨大的差距持續不利於當地居民，這狀況正逐漸惡化中，而最近對於本土人民權利及土地宣言的強硬陳詞，更讓公眾注意到這樣的差距。如同北美洲的非裔美國人、西裔美國人、及本土美國人，沒有簡明的社會政策為這些維持已久的差距提供解決方案。
　　大洋洲的社會福利可能高於一般人所預期的，在衡量這地區的經濟收入情況之後。很多這些國家及殖民地都大量地投入，在保健及教育服務上，並達到相當大的成功。舉例來說，索羅門群島－由per capita GNI數字測得為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的生命期望值，是可觀的72.5歲。和其他社會指標一樣，索羅門群島和一大堆大洋洲其他國家都達到高等級的人民福利，甚至比大部分經濟生產等級相同的亞洲、非洲國家還要好。這有一部分是政策成功的結果，但它也反映出大洋洲相對健康的自然環境。很多在非洲出現、讓人衰弱的熱帶疾病，並不存在於這個區域。
　　巴布亞紐幾內亞（PNG）是這些社會福利水準相對較高的國家中的例外。這裡的平均生命期望值只有55.5歲，而最近的研究也指出這裡有34%的年輕人受苦於營養不良，特別是缺乏蛋白質。成人文盲（35%）在PNG的比例，也比在大大洋洲中的其他地方更高。不幸的是，PNG發現它甚至很難提供人民基本的教育及保健服務。這個國家握有美拉尼西亞地區最大的島，而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嚴酷中央高地的相對孤立村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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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第一段）（林沛均）
　　相對位置及少量的人口，促成澳洲及大洋洲在世界舞台上一直處於邊陲的地位。隨著這本星球最後一塊可居住地區被佔據，也表示整篇歐洲殖民全球的擴展故事，進行到了最終章。當這地區國家努力為了從殖民束縛中解脫，以及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身分奮鬥時，此時期的政治地理顯露出容易被重塑、被改變的特色。全球化讓這個過程在文化及政治上都變得複雜：新的人群，很多來自亞洲，不但加入更多族群種類，而且提供資本資金的流動，切斷了過去的殖民地關係。另外，以往水域與距離曾經提供的空間獨立性正在快速消失，甚至把澳大利亞內地及波里尼西亞地區的邊陲地帶，迅速拉進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化世界。這個變化並不簡單或容易預料：許多當地人民很受現代生活的吸引；但也有其他人要把　　　　這個世界的文化經濟和專橫政治抵抗在外。同時，這裡的自然環境明顯被早期本地居民及歐洲殖民者不均衡地改變了，過去五十年更經歷都市化、壓榨式的經濟活動、以及為了達到怡人的生活所進行的措施，使得整個景觀重新塑型。今日，無計畫發展的城郊、銅礦和金礦的開放型坑道、及茅草覆蓋成的茅屋，都成為這曾經遙遠，但現在因通訊、進步的空中旅遊、和國際貿易交流的地區，有活力甚至有時是侵入的標誌。
（第二、三段）（劉郡安）
　　澳大利亞仍是大太平洋王國中最重要的，其扮演的關鍵角色－作為此區的經濟進入點將會繼續。其國土面積廣大、地底資源，因身為南太平洋的經濟中心而不斷增加的移民所組成的人口，以及鄰近東南亞和東亞。的確，與亞洲的聯結在澳大利亞未來的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文化認同，顯而易見的，此國不再僅是歐洲遙遠的前哨站。亞洲的移民，許多是有能力且富有的，讓澳大利亞佔多數歐洲人加入了有活力、有創造力的組成，此外，混和的金錢、原料和製造業商品的流動也將澳大利亞和其鄰居－亞洲結合在一起。是否＂亞洲化＂將使澳大利亞漸漸地成為亞洲大陸的一部份，或是他們所說的將會在一次對抗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聯結？這些重要的問題仍在尋求答案。

　　如果澳洲位於亞洲的邊緣，紐西蘭可能被視為波里尼西亞的入口。當然，紐西蘭曾是波里尼西亞的一部份，但在1900年代早期，似乎轉變成許多被放逐在南太平洋上的小型英國。然而，現今毛利人口正快速成長，並加入了來自波里尼西亞其他地方的移民。紐西蘭已在整個太平洋區的政治事務佔有了一個活躍的角色，也是受到許多尊重的大洋洲的領導國。總而言之，其多元文化的身份和後工業化的經濟持續成形。沿著波里尼西亞環，與澳大利亞和亞洲的聯結越來越近也將形塑其未來的文化環境、經濟基礎和政治目的。
（第四段）（鍾佩真）
　　大洋洲的島嶼總和其所環繞被水域做連結，並且和世界的關係更加緊密。和殖民母國的關係仍舊是持續的，法國在這地區依然有支配力；而有時候是不受歡迎，特別是核子試爆時的美國，證明他在目前的領地和以前的領土仍是有影響力的。
（第五段）（陳禹賢）

另外，全球化帶來新的相互連結到這些島嶼世界：日本投資的高爾夫球場突然在熱帶海岸出現；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挖礦公司在紐幾內亞的高地投資；以及韓國的新婚夫婦在椰子棕櫚樹下度蜜月。當地的文化在這過程中是如何改變，和什麼新文化混合物將會出現作為太平洋地區的人、歐洲人、北美洲人、和亞洲人在南太平洋的環礁和群島間的混合？與全球經濟的整合會對大洋洲環境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和減少成為觀光客目的地的吸引力嗎？這些重要的問題依然尚未解決，但是他們有著相同的特性。作為一個標準的地理關心者，他們提醒我們南太平洋地區是個迷人的實驗室，在那裡可以研究土地和生命間的互動，並且當與世界的某部分以新鮮和意料之外的方式遇到時，時常會對結果感到驚奇。
Key Terms
High Island　高島；大的、較高的島嶼，因為火山活動而形成。
Hot Spot　熱點；在海洋板塊移動的過程中，由火山噴發豐富的岩漿所組成的島嶼。
Low Island　低島；小的、高度低、含沙的島嶼，由珊瑚礁的侵蝕碎片而來，人口和聚落通常少於高島。
Tsunamis　海嘯；因為地震所引起的巨大海浪。
Aborigine　土著居民；澳洲的本土居民。
Viticulture　葡萄種植。
Haoles　（夏威夷）白人；非土著。夏威夷淺膚色的歐洲人或是美國公民。
Kanakas　肯納卡人；美拉尼西亞的工人被輸入澳大利亞，通常集中在昆士蘭的「蔗糖海岸」。
Oceania　大洋洲；較大的世界分區成通常包括紐西蘭和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
Outback　澳大利亞廣大、乾燥，以及很少人居住的內部。
Pidgin English（Pijin）　洋涇浜英語；另一種形式的英文，包含其他當地語言的元素，在不同的文化」團體間，時常利用於促進貿易和基本的溝通。
Polynesia　波里尼西亞。在太平洋地區，大體上因為語言和文化傳統而統一，包括夏威夷群島、馬克薩司群島、社會群島、土木土群島、庫克群島、美屬薩摩亞、薩摩亞、東加和吉里巴斯。
Uncontacted peoples　未接觸的人民；文化還沒被西方世界接觸和影響到。
White Australia Policy  白澳政策；在1975年以前，一個嚴厲的澳大利亞的限制，非白人移民不能進入。現在已經被更多有彈性的政策取代。
microstates　通常為國土及人口都很少的獨立國家。
Native Title Bill　澳大利亞於1993年批准的法律，提高澳洲原住民在這國家中，對於土地和資源的合法權利。
Aotearoa　紐西蘭的毛利名稱，意指「長白雲的土地（Land of Long White Cloud.）」。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Group（APEC）　一個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國際組織，乃為促進此區域和諧的經濟發展而設。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ER) Agreement　一個由澳大利亞及紐西蘭於1982年簽署的協定，設計來消除這兩個國家之間經濟及貿易的障礙。
總結與複習的問題

1. 什麼特質讓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其他太平洋島嶼組成一個區域？什麼複雜性可能影響這個區域的組成？
2. 簡單的述說一下澳大利亞的穆理河谷和紐西蘭北島的地形景觀和氣候。想一想這兩個地方有什麼異同？
3. 非原生物種對澳洲和太平洋島嶼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4. 在下列城市中，找出和北美的環境相似處，並說明之：愛麗斯泉、阿德萊德、尼爾遜(紐西蘭)和布里斯本。
5. 敘述太平洋的高島是如何形成和如何轉換成低島的。這些自然環境是如何影響人類聚落的呢？
6. 澳洲和北美洲的城市有沒有什麼顯著的相同之處？
7. 敘述在以下不同地區，你可能會採用的農業型態：(a)南澳，(b)紐幾內亞高地，(c) 斐濟。運用自然和人文的多樣性，說明這些地區的差異。
8. 敘述幾個21世紀早期太平洋島嶼主要面臨的政治地理議題。
9.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與其他大洋洲國家在經濟方面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
10. 為什麼這個地區旅遊觀光的社會、環境成本比經濟效益來的重要？
Thinking Geographically 

1. 紐西蘭應該要歡迎還是提防澳大利亞及日本的資金流入國內？詳細說明之。
2. 當巴布亞紐幾內亞當地官方經濟發展部門，為一大筆新的馬來西亞資金提出正反方爭辯時，請你替自己所代表的地區提出計畫。
3. 選擇一個太平洋小島，並簡短地做其1800年以後的政治史調查。你所找到的資料是如何描述關於歐洲殖民的普遍過程，和過去200年來的政治獨立運動。

4. 確認當巴布亞紐幾內亞面臨三個原則經濟挑戰時你看到了什麼。討論此國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如何對其未來景觀產生影響。
5. 存在於南太平洋地區延續的法國殖民是幫助還是隱藏他們的經濟發展呢？為什麼？
6. 一個澳大利亞的原住民與你的北美洲人有接觸，那在政治和經濟上主要有什麼相似和不同之處對你的人民保證？
7. 現在是2042年，全球暖化在過去三十年間速度加快。你是一個太平洋小島上的統治者，現在因為海平面上升和氣候改變而氾濫。考慮到這些新的地理情勢，你有什麼生存策略？
8. 作為一個教育影片的製作者，你被雇用去拍分三部分一系列片名為「南太平洋的精華」。每集要有a.澳大利亞、b紐西蘭，和c玻里尼西亞。預算有限，而且在眾多地方只有一個地點可以傳遞出區域的特性。識別這三個影片特定地點，對這系列的製作人解釋你的答案。
地理工具：澳大利亞的火災生態及應對方式


　　森林火災在澳洲是隨處可見，從最頂端的塔斯馬尼亞島到最南方的昆士蘭和北部地方。在昆士蘭和北部地方，熱帶莽原在冬天乾燥季節容易起火焚燒，焚燒在夏天雨季生長的草原和灌木，在澳大利亞東南方，森林和灌木火災反而是發生在乾燥的夏季，每年有數以千百萬計的國家土地被焚毀。


　　火不只是對人民和財產造成危害，他也是環境—甚至社會—的資源處理工具，自從火成為澳大利亞生態的一部分，某些部份的火災能增加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瀕臨絕種的植物和動物，火對原住民來說也有不同的定位，例如，在某些原住民部落裡，火是一部分的儀式，能夠清除外面的惡靈，對獵人和人類的收穫來說，火也是重要的，他處理植物，確保可以取得某些植物和動物物種。


　　因此，許多不同的地理工具被用來理解火，作為一種資源或傷害，雪梨南方的臥龍崗大學地理家者海德．雷思麗是澳大利亞的火災研究者領導人，未來確定過去的火災是如何發生的，海德教授帶著他的學生去挖掘土溝，找尋過去的火災燒剩的木炭，再帶回實驗室裡研究，在最近的火災圖片中，他和其他火災生態學家通常使用遙測影像去測量焚燒的面積，因為衛星每天經過澳大利亞，可以提供火災持續的紀錄(圖14.3.1)。


　　這些衛星影像不僅被用來研究，也用在火災處理，決定哪些地方要撲滅、哪些地方可要放任，在每天追蹤火災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決定火災可以為哪些地區帶來好處，便採放任，而可能危及內地的森林傷害的便要撲滅。


　　即使在火災尚未發現前，衛星影像和地面監測也做了預測火災可能發生的地點，衛星影像可以展現不同的植被類型—草、灌木、樹木—可能組成容易焚燒的地區，在田野監測中，火災專家蒐集各種不同植被型態的資訊，在將所有資訊輸入地理資訊系統內，便可以找出容易火災的地區—植被型態、燃料狀態和地形，與需要保護的聚落和建物，地圖的結合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去監測火災可能發生的地方，在火災開始前找出最好的方法去處理。








　　巴布亞紐幾內亞在1975年自澳洲脫離獨立，接著採納世界銀行的建議，擬定開發礦產資源計畫以便從國際金與礦產貿易中獲得財務收入，在計畫的一部分，政府批准布羅肯希爾公司，澳洲最大的採礦公司，成立計畫開採OK Tedi礦區，新政府認了20%的股份，成為礦業的合作公司及跨國股東，這個礦區在1984年開始，並在199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最大的礦藏開發區。


　　剛開始，礦產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經濟發電廠和經濟成長的最大推手，佔了20%的出口值和10%的GDP；過了一陣子，OK Tedi所帶來的生態結果開始向環境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當地人民收取使用費，主要的問題在於礦區在弗萊河流域的上游每年製造了四千萬噸的石頭殘渣和三千萬噸的礦渣，當這些廢料隨著河流流到下游，對河流本身及河岸都造成了不能修復的傷害，在前十年中，河流漁獲量的預估就少了70到90%，除此之外，這些沉積物使得弗萊河的河床上升，增加了洪水發生的機率，破壞了當地人民賴以維生的芋頭及香蕉園、弄死了附近的森林和驅離了當地人民生活所需的動物和鳥類，這些造成區域內生物(包含人類)如此嚴重的影響學者稱為「生態滅絕」。


　　即使布羅肯希爾公司承諾在2010年關閉礦區，這些生態的影響仍會持續數十年，除此之外，在社會上的影響是使得兩千多名員工失業。


　　我們可以從OK Tedi礦區學到什麼教訓？回溯過去，大多數的分析都指稱巴布亞紐幾內亞政府在世界銀行的壓力下開始計畫採礦，卻沒有事先做環境評估，加上當從國際貿易產生稅收、支撐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社會福利是可行的，事實是其政府自己身為採礦事業的股東，常常會忽略推行礦區環境監督的規範，因此，當稅收增加了，卻沒有提昇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反而要政府花更多的財務資源來指引採礦所帶來的生態和人文悲劇。





　　更多有挑戰性的問題產生，當仔細考慮到那些更大的陸塊（稱做美拉尼西亞），怎樣與在更遠處的島嶼世界有關，和最南端亞洲的鄰近部分。逐年增加的經濟關係和在太平洋中公共的國界，以較小的島嶼連結著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儘管如此，此區域的環境和文化多樣性並沒有提供任何簡單的特色。更寬廣的，然而，傳統島嶼文化時常混合，和共有著在熱帶世界的各種水果和海的關係。較晚的時候，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此地區聚集。因為他們倉促的把領土劃分為殖民地，他們的戰略手腕經常有著持久的後果。原來屬於玻里尼西亞，安全在美國範圍之下的夏威夷，發展成多種文化和政治邊境，這是太平洋地區複雜的全球化。在南方，法國製造出他們特有的島嶼特色，大部分分散在向東，接近玻里尼西亞。在紐幾內亞上，然而，複雜殖民時期的國界產生持續且有問題的地區邊界。今天，獨斷的國界把島一分為二，雖然巴布亞紐幾內亞（東邊的部分）經常被認為是大洋洲的一部份，而鄰近的伊利安喬爾（西邊的那一部份）則是印尼的一部份，通常與東南亞歸類在一起。











製作中的地理：澳大利亞－中國貿易的政治暗示


　　澳大利亞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但在這貿易中所隱含的政治意義，卻讓一些政府感到緊張，因為中國用它的經濟影響尋求對台灣宣言的支持者。直到現在，澳大利亞是美國其中一個最可靠的夥伴，支持台灣從中國獨立政策，形成所謂的「兩個中國」。但是，很多澳大利亞政府的成員並不確定，能否在這樣支持台灣獨立的狀況下繼續與中國貿易。他們的顧慮在聽見中國官方強調，與支持台灣國家的貿易對談將會「延後」時，變得更強。中國是否會這樣的爭論中繼續壓迫澳大利亞，還有待觀察。


　　儘管是在這樣的時刻下，澳大利亞商人及製造商似乎已經沒有辦法工作得更快，來滿足他們最大新客人的需求。直到最近，澳大利亞及中國在看待對方時都帶著懷疑，但因擴大貿易不可抗拒的誘惑，這兩個國家便把政治歧異擺在一邊，至少暫時是這樣。


　　最近的十年，中國與澳大利亞的進出口都有明顯的成長。以1990年為例，從中國出口到澳大利亞的錢總計約有100億元，2003年時更是這數字的十倍。同一段時間，從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貿易額也從100億成長到500億。很多這些出口物是基礎資源，如此國西部，北部的鐵礦與天然氣。不但是澳大利亞公司將這些資源用船運送到中國，而且現在中國的公司也被邀請來投資澳大利亞的採礦事業，以讓這項產品能更擴張發展。


　　但是在這世界上，貿易與政治是相關聯的，當2003年10月中國總理對澳大利亞國會發言時，他懇求澳大利亞幫忙尋找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很多人將他的談話解釋成對澳大利亞施加壓力，要澳大利亞在中國及台灣之間做個選擇。一方面，如果澳大利亞選擇站在美國陣線、支持分離且獨立的台灣的話，它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將會遭受損失。另一方面，當中國變成亞洲及大洋洲中的主要顧客，這將會減少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對此區域的影響。








確定國界


	太平洋廣大的距離，不但分享從南太平洋到夏威夷延伸的當地和殖民地歷史的要素，而且幫助確定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地區的國界。然而，有些地區國界的誕生是由於方便，雖然其他的仍是不清楚的。澳洲（或是”最南端的陸地”）形成在面積和人口清楚支配地區的一個前後一致的政治單位和分區。跨越塔斯曼海，紐西蘭—雖然經常被認為是大洋洲的一部份，因為原住民為玻里尼西亞人—較容易與澳大利亞連結因為她們相似的歐洲歷史—主要為英國人—殖民和發展。兩個國家都有重要的原住民，雖然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在文化和種族上都與紐西蘭的毛利人不同。


	








從全球到地方：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跨國礦業、本地居民和環境破壞


　　巴布亞紐幾內亞OK Tedi礦業的故事可以說明當跨國公司來開發礦藏時，本地居民與環境所遭受的遭遇，除此之外，這個例子也表達新興國家常制定符合跨國企業的財務政策，甚至犧牲本國人民的需求。


　　








當地的聲音：吐瓦魯關於全球暖化的言論 （劉郡安） 


	大多的科學家都同意由於全球暖化，使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中，而大洋州許多島嶼地勢低窪，數以千計的太平洋居民的生活都在與時間賽跑。吐瓦魯這個島國以及11000位居民可能是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時最受威脅的。而可以理解的，他們也是對其不確定的未來最坦率的。即使吐瓦魯是由八個小島構成，卻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居民居住在僅高於海平面9英尺的富納富提（Funafuti）環礁上，且已在一年中潮位最高的時候，經歷了範圍廣大的海洋氾濫。


　　吐瓦魯的居民關於他們的處境如何反應和解釋？方法之一就是移到較高的地方，最好是到紐西蘭或澳大利亞。有一位吐瓦魯官員希望澳大利亞給他們一個大堡礁中尚未有人居住的島嶼：「如果你將他們分成若干部分，即意味著文化的結束，但只要他們能在一起，他們將會很高興地放棄他們的國家主權。澳大利亞並不短缺土地。」然而，澳大利亞卻拒絕關於提供庇護所給吐瓦魯人民的想法。


　　雖然紐西蘭同意每年納入75位吐瓦魯人民，吐瓦魯的總理－Saufatu Tuvaluans卻控告紐西蘭人扯他們後腿。這個問題似乎是，紐西蘭的移民政策較偏好有教育且有技巧的勞工。因此國家可能會在吐瓦魯居民中挑選，可以說是在選擇一群人中的菁英，然後把剩下的留在島上。


　　吐瓦魯的總理也提醒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和日本，是他們排放的二氧化碳製造了全球暖化和海平面上升，因此他們有協助解決太平洋島民的困境的責任：「我們無法靠我們自己單獨驅退海水。我們希望工業化的國家可以幫助我們，可以和吐瓦魯變成盟友。我們會持續懇求工業國家，因為我們知道［全球暖化的］全球現象是導因於工業活動。」


　　儘管如此，吐瓦魯的居民傾向如果可能的話可以留在他們的島上。有一位當地人總結到：「只要吐瓦魯在海水之上的一天，就會有人留在這裡，我們不會走。」





　　在港口以西，沿著通往機場的濱海道路，並俯瞰充滿進港渡船、短暫停留的快艇的港口，而捕長線金槍魚的船，是幾個給予薩摩亞尋找新經濟活動，以補充其長期依賴乾椰子仁出口的線索，的新的工業場所。要呈現此國與全球化世界之間的聯結，可從日本汽車零件公司雇用了2000名婦女安裝電子汽車零件看出。在路更遠的地方是Vailima啤酒廠，一個本地的啤酒生產者，現在供應了外國的啤酒市場，特別是紐西蘭和澳大利亞。


　　這可能與來自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鄰近莊園的Vailima（意味著玻里尼西亞的「五個水」）這個名字相符，此莊園讓這位蘇格蘭作家在最後五年的生命裡得到慰藉。Stevenson的後代和他的太太－Fanny合葬在Vaea山，從他的莊園往上爬約25分鐘，沿著曲折的，由悲傷的薩摩亞人在將他的遺體移到他最後安息的地方，讓其可以俯瞰他非常喜愛的城鎮和國家時所開鑿的小路。





都市風景：阿皮亞，薩摩亞的首都


　　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的大城──雪梨、奧克蘭和檀香山，雖然以他們的自己習俗是令人感到興奮且吸引人的，但本質上還是西化的地方，從他們一系列的摩天大樓、銀行和看起來很像的，藉高速公路與郊區大賣場以及單一家庭住屋的鄰里相連的旅館，都與北美類似。


　　要有一個真的太平島經驗，到阿皮亞旅行吧。阿皮亞是薩摩亞的首都，有35000位居民，這裡位於被稱之為＂玻里尼西亞的心臟＂的地方－距夏威夷西南方約2500英里處－節拍緩慢地跳動著。然而，隨著全球化，速度已經比20年前快的多了，而外來的影響正在改變此地的傳統景觀。在濱海公路，俯瞰阿皮亞港，新蓋的八層樓政府建築和鄰近的七層樓薩摩亞中央銀行，看起來不適合這個由非土著掌管的城鎮。當代建物和茅草屋，開放的玻里尼西亞fala或長屋（圖14.4.1和14.4.2）。


　　殖民的痕跡到處可見。直到1994年引進了他們新式的高樓住屋前，薩摩亞的政府是住在Ififi街上，由德國福利建於1880年代的木造法院中的。更近一點看這個海港，在濱海公路和Vaea街的交叉口，是一次世界大紀念館，由紐西蘭和英國殖民者所建，不止是為了表揚他們掉落的同胞，也標示著德國時期的結束。


　　或許最持久的，受美國影響的痕跡，是西方傳教士所建的大量的教堂，這些教堂，在十九世紀晚期興建，作為薩摩亞文化中基督教在過去和現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遊客必需知道所有活動，為了晚禱，都在約晚上6點時結束。車子停在路邊，駕駛們低下他們的頭；路人停止走路；且在人們祈禱的十分鐘，對話是暫停的。在週末，當居民進行安息日時，阿皮亞陷入一片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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